《雜阿含經論會編》(下冊)001-030頁，一七〈比丘相應〉
《雜阿含．1062-1083經,》 


《雜阿含經》 八眾誦第五

一七 〈比丘相應〉

一
；(一○六二)
《善生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貳、正宗分
時，有尊者善生，新剃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諸比丘！當知此善生善男子，有二處端嚴：
◎一者、剃除鬚髮，著袈娑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
◎二者、盡諸有漏，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寂靜盡諸漏，比丘莊嚴好，離欲斷諸結，
涅槃不復生，持此最後身，摧伏魔怨敵。」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
；(一○六三)
《惡色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貳、正宗分
時，有異比丘
，形色醜陋，難可觀視，為諸比丘之所輕慢，來詣佛所。
◎爾時，世尊四眾圍繞，見彼比丘來，皆起輕想，更相謂言：「彼何等比丘，隨路而來，
形貌醜陋，難可觀視，為人所慢！」

爾時，世尊知諸比丘心之所念，告諸比丘：「汝等見彼比丘來，形狀甚醜，難可視見，令人起慢不？」
諸比丘白佛：「唯(276b)然，已見。」
佛告諸比丘：「汝等勿於彼比丘起於輕想，所以者何？彼比丘已盡諸漏，所作已作，離諸重擔，斷諸有結，正智心善解脫。諸比丘！汝等莫妄量於人，唯有如來能量於人。」
◎彼比丘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復告諸比丘：「汝等見此比丘，稽首作禮，退坐一面不？」
比丘白佛：「唯然，已見。」
佛告諸比丘：「汝等勿於是比丘起於輕想，乃至汝等莫量於人，唯有如來能知人耳。」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飛鳥及走獸，莫不畏師子，唯師子獸王，無有與等者。
如是智慧人，雖小則為大，莫取其身相，而生輕慢心，
何用巨大身，多肉而無慧？此賢勝智慧，則為上士夫，
離欲斷諸結，涅槃永不生，持此最後身，摧伏眾魔軍。」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
；(一○六四)
《提婆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貳、正宗分
◎爾時，提婆達多
有利養起，摩竭陀王阿闍世
毗提希子，日日侍從五百乘車，來詣
提婆達多所。日日持五百釜
食，供養提婆達多；提婆達多將五百人，別眾受其供養。
◎時，有眾多比丘，晨朝著衣持缽，入王舍城乞食。聞提婆達多有如是利養起，乃至五百人別眾受其供養。乞食已，還精舍，舉衣缽，洗足畢，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晨朝著衣持缽，入王舍(276c)城乞食。聞提婆達多有如是利養起，乃至五百人別眾受其供養。」
佛告諸比丘：「汝等莫稱是提婆達多所得利養！所以者何？彼提婆達多別受利養，今則自壞，他世亦壞。譬如芭蕉、竹蘆
，生果即死，來年亦壞；提婆達多亦復如是，受其利養，今世則壞，他世亦壞。譬如駏驉
受胎必死；提婆達多亦復如是，受諸利養，今世亦壞，他世亦壞。彼愚癡提婆達多，隨幾時受其利養，當得長夜不饒益苦。是故諸比丘！當如是學：我設有利養起，莫生染著。」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芭蕉生果死，竹蘆
實亦然，駏驉坐
妊
死，士以
貪自喪。
常行非義行，多知不免愚， 善法日損減，   莖枯根亦傷。」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
；(一○六五)
《象首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貳、正宗分
◎爾時，舍衛國有手比丘
，是釋氏子，在舍衛國命終。
◎時，有眾多比丘，晨朝著衣持缽，入舍衛城乞食，聞手比丘釋子
於舍衛國命終。聞已，入舍衛城乞食。還，舉衣缽，洗足畢，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今日晨朝，眾多比丘著衣持缽，入舍衛城乞食，聞釋氏子手比丘，於舍衛國命終。云何世尊！手比丘命終當生何處？云何受生？後世云何？」
佛告諸比丘：「是手比丘成就三不善法，彼命終當生惡趣泥犁中。何等三不善法？謂貪欲、瞋恚、愚癡。此三不善法結縛於心，釋種子手比丘生惡趣泥犁(277a)中。」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貪欲、瞋恚、癡， 結縛士夫心，   內發還自傷， 猶如竹蘆
實。
無貪、恚、癡心， 是說為黠慧；   內發不自傷， 是名為勝出
。
是故當離貪、     瞋恚、癡冥心， 比丘智慧明， 苦盡般涅槃。」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
；(一○六六)
《難陀經》 
如手比丘，難陀修多羅，亦如上說。 

六
；(一○六七)
《難陀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貳、正宗分
◎爾時，尊者難陀，是佛姨母子，好著好衣染色，擣
治光澤，執持好缽，好作嬉戲，調笑而行。
◎時，有眾多比丘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尊者難陀，是佛姨母子，好著好衣，擣治光澤，執持好缽，好作嬉戲，調笑而行。」
爾時，世尊告一比丘：「汝往詣難陀比丘所，語言：難陀！大師語汝。
」
◎時，彼比丘受世尊教，往語
難陀言：「世尊語汝。」
難陀聞已，即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
佛告難陀：「汝實好著好衣，擣治光澤，好作嬉戲，調笑而行不？」
難陀白佛：「實爾，世尊！」
佛告難陀：「汝佛姨母子，貴姓
出家，不應著好衣服，擣令光澤，執持好缽，好作嬉戲，調笑而行。汝應作是念：我是佛姨母子，貴姓
出家，應作阿練若，乞食，著糞掃衣，常應讚歎著糞掃衣，常
處山澤，不顧五欲。」
◎爾時，難陀受佛教已，修阿蘭若，行乞食，著糞掃衣，亦常讚歎著糞掃衣者，樂處山澤，不顧愛欲。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277b)難陀何見汝，修習阿蘭若，家家行乞食，
身著糞掃衣，樂處於山澤，不顧於五欲！」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尊者難陀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
；(一○六八)
《窒師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
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貳、正宗分
◎爾時，尊者低沙自念：我是世尊姑子兄弟。故不修恭敬，無所顧錄
，亦不畏懼，不堪諫止。

◎時，有眾多比丘，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尊者低沙，自念是世尊姑子兄弟，故
不修恭敬，無所顧錄，亦不畏懼，不堪諫止。」
爾時，世尊告一比丘：「汝往詣低沙比丘所語言：低沙！大師語汝。」
◎時，彼比丘受世尊教，往語低沙比丘言：「世尊語汝。」
低沙比丘即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
佛告低沙：「汝實作是念，我是世尊姑子兄弟，不修恭敬，無所顧錄、亦不畏懼，不堪忍諫不？」
低沙白佛：「實爾，世尊！」
佛告低沙：「汝不應爾！汝應念言：我是世尊姑子兄弟，故應修恭敬，畏懼，堪忍諫止。」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善哉汝低沙！  離瞋恚為善，莫生瞋恚心，瞋恚者非善。
若能離瞋、慢，修行軟下心，然後於我所，修行於梵行。」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低沙比丘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八
；(一○六九)
《般闍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貳、正宗分
時，有尊者毗舍佉般闍梨子
，集供(277c)養堂
，為眾多比丘說法。言辭滿足，妙音清徹，句味辯
正，隨智慧說，聽者樂聞；無所依說，顯現深義
，令諸比丘一心專聽。

爾時，世尊入晝
正受
，以淨天耳過於人耳
，聞說法聲，從三昧起。往詣講堂，於大眾前坐。告毗舍佉般闍梨子：「善哉！善哉！毗舍佉！汝能為諸比丘，於此供養堂為眾多比丘說法，言辭滿足，乃至顯現深義，令諸比丘專精敬重，一心樂聽！汝當數數為諸比丘如是說法，令諸比丘專精敬重，一心樂聽，當得長夜以義饒益，安隱樂住。」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不說法者，愚智雜難分，此愚此智慧，無由自顯現。
善說清涼法，因說智乃彰，說法為明照，光顯大仙幢。
善說為仙幢，法為羅漢幢。
」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尊者毗舍佉般闍梨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九
；(一○七○)
《年少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貳、正宗分
◎時，有眾多比丘集供養堂，悉共作衣。時，有一年少比丘，出家未久，初入法律，不欲營助諸比丘作衣。
◎時，眾多比丘詣世尊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時，有眾多比丘集供養堂，為作衣故。有一年少比丘，出家未久，始入法律，不欲營助諸比丘作衣。」
爾時，世尊問彼比丘：「汝實不欲營助諸比丘作衣耶？」
彼比丘白佛言：「世尊！隨我所能，當力營助。」
◎爾時，世尊知彼比丘心之所念，告諸比丘：「汝等莫與是年少比(278a)丘語。所以者何？是比丘得四增(上)心法
正受現法安樂住，不勤而得。若彼本心
所為，剃鬚髮，著袈裟衣，出家學道，增進修學，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非下劣方便，薄德、少智慧，正向於涅槃，免脫煩惱鎖。
此賢年少者，逮得上士處，  離欲心解脫，涅槃不復生，
持此最後身，摧伏眾魔軍。」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
；(一○七一)
《長老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貳、正宗分
時，有比丘，名曰上座
，獨住一處，亦常讚歎獨一住者。獨行乞食，食已獨還，獨坐禪思。
◎時，有眾多比丘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有尊者名曰上座*，樂一獨處，亦常讚歎獨一住者。獨入聚落乞食，獨出聚落，還至住處，獨坐禪思。」
爾時，世尊語一比丘，汝往詣彼上座*比丘所，語上座*比丘言：「大師告汝。」
◎比丘受教，詣上座*比丘所，白言：「尊者！大師告汝。」
時，上座*比丘，即時奉命詣世尊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
爾時，世尊告上座*比丘：「汝實獨一靜處，讚歎獨處者，獨行乞食，獨出聚落，獨坐禪思耶？」
上座*比丘白佛：「實爾，世尊！」
佛告上座*比丘：「汝云何獨一(靜)處，讚歎獨住者，獨行乞食，獨還住處，獨坐禪思？」
上座*比丘白佛：「我唯獨一靜處，讚歎獨住者，獨行乞食，獨出聚落，獨坐禪思。」
佛告上座*比丘：(278b)「汝是一住者，我不言非一住，然更有勝妙一住。何等為勝妙一住？謂比丘前者枯乾，後者滅盡，中無貪喜；是婆羅門心不猶豫，已捨憂悔，離諸有愛，群聚使斷，是名一住，無有勝住過於此者。」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悉映於一切，悉知諸世間，不著一切法，
悉離一切愛，如是樂住者，我說為一住。」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尊者上座*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一一
；(一○七二)
《僧鉗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貳、正宗分
◎時，有尊者僧迦藍
，於拘薩羅人
間遊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彼僧迦藍比丘，有本二
在舍衛國中。聞僧迦藍比丘，於拘薩羅人間遊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聞已，著好衣服，莊嚴華瓔
，抱其兒，來詣祇洹，至僧迦藍比丘房前。
◎爾時，尊者僧迦藍出房，露地經行，時，彼本二來到其前，作是言：「此兒幼小，汝捨出家，誰當養活？」
時，僧迦藍比丘不共語。如是再三，亦不共語。
時，彼本二作如是言：「我再三告，不與我語，不見顧視，我今置兒著經行道頭而去。」告言
：「沙門！此是汝子，汝自養活，我今捨去。」

尊者僧迦藍亦不顧視其子。
彼本二復言：「是沙門今於此兒都不顧視，彼必得仙人難得之處。善哉沙門！必得解脫！」
情願不遂，抱子而去。
爾時，世尊入晝正受，以天耳過人之耳，聞尊者僧迦藍本二所說，即說偈言： 
「來者不歡喜，去亦不憂慼，(278c)於世間和合
，解脫不染著，
我說彼比丘，為真婆羅門。
    來者不歡喜， 去亦不憂慼，
不染亦無憂，二心俱寂靜，     我說是比丘， 是真婆羅門。」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尊者僧迦藍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善生及惡色，提婆并象首，二難陀、窒師，般闍羅、少年，長老并僧鉗。) 

一二
；(一○七三)
《阿難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貳、正宗分
爾時，尊者阿難獨一靜處，作是思惟：有三種香，順風而熏，不能逆風。何等為三？謂根香，莖香，華香。或復有香，順風熏，亦逆風熏，亦順風逆風熏耶？作是念已，晡時，從禪覺，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獨一靜處，作是思惟：有三種香，順風而熏，不能逆風。何等為三？謂根香，莖香，華香。或復有香順風熏，逆風熏，亦順風逆風熏耶？」
佛告阿難：「如是，如是，有三種香，順風熏不能逆風，謂根香，莖香，華香。阿難！亦有香順風熏，逆風熏，順風逆風熏。阿難！順風熏，逆風熏，順風逆風熏者，阿難！有善男子、善女人，在所城邑、聚落，成就真實法，盡形壽不殺生，不偷盜，不邪婬，不妄語，不飲酒。如是善男子、善女人，八方、上下，崇善士夫無不稱歎言：某方、某聚落，善男子、善女人，持戒清淨，成真實法，盡形
壽不殺乃至不飲酒。阿難！是
名有香順風熏，逆風熏，順風逆風熏。」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非根、莖、華香，  能逆風而熏，     唯有善士女，      持戒清淨香，
(279a)逆順滿諸方， 無不普聞知。     多迦羅
、栴檀
， 優缽羅
、末利
，
如是比諸香，      戒香最為上。     栴檀等諸香，      所熏少分限，
唯有戒德香，      流熏上昇天。     斯等淨戒香，      不放逸、正受，
正智等解脫，      魔道莫能入。     是名安隱道，      是道則清淨，
正向妙禪定，      斷諸魔結縛。
」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一三
；(一○七四)
《結髮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摩竭提國人間遊行，與千比丘俱，皆是古昔縈髮
出家，皆得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己作、捨諸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善解脫，到善建立
支提
杖林
中住。
貳、正宗分
◎摩竭提王瓶沙
，聞世尊摩竭提國人間遊行，至善建立*支提杖林中住。與諸小王，群臣翼
從，車萬二千乘，馬萬八千，步逐眾無數。摩竭提婆羅門、長者，悉皆從王出王舍城，詣世尊所，恭敬供養。到於道口，下車步進。及於內門，除去五飾 ── 脫冠，卻蓋，除扇，去劍刀
，脫革屣。到於佛前，整衣服，偏露右肩，為佛作禮，右繞三匝，自稱姓名。白佛言：「世尊！我是摩竭提王瓶沙。」
佛告瓶沙：「如是，大王！汝是瓶沙，可就此坐，隨其所安。」
時，瓶沙王重禮佛足，退坐一面。諸王大臣、婆羅門、居士，悉禮佛足，次第而坐。
◎時，鬱鞞羅迦葉
，亦在座
中。
時，摩竭提婆羅門、長者作是念：為大沙門從鬱鞞(279b)羅迦葉所修梵行耶？為鬱鞞羅迦葉於大沙門所修梵行耶？
爾時，世尊知摩竭提婆羅門、長者心之所念，即說偈而問言： 
「鬱鞞羅迦葉！於此見何利，棄汝先所奉，事火等眾事？
今可說其義，捨事火之由
。」 

鬱鞞迦葉
說偈白佛： 
「錢財等滋味，女色五欲果，觀察未來受，
斯皆大垢穢，是故悉棄捨，先諸奉火事。」 

爾時，世尊復說偈問言： 
「汝不著世間，錢財五色味，復何捨天人，迦葉隨義說。」
 

迦葉復以偈答世尊言： 
「見道離有餘，   寂滅無餘跡， 無所有不著，
無異趣、異道， 是故悉棄捨， 先修奉火事。
大會等受持，   奉事於水火， 愚癡沒
於中， 志求解脫道。
盲無智慧目，   向生老病死， 不見於正路，  永離生死道。
今始因世尊，   得見無為道， 大龍所說力，  得度於彼岸。
牟尼廣濟度，   安慰無量眾， 今始知瞿曇，  真諦超出者！」 

佛復說偈歎迦葉言： 
「善哉！汝迦葉，先非惡思量，次第分別求，遂至於勝處。」
「汝今迦葉！當安慰汝徒眾之心。」
◎時，鬱鞞羅(279c)迦葉，即入正受，以神足力，向於東方，上昇虛空，作四種神變 ── 行、住、坐、臥。入火三昧，舉身洞然
，青、黃、赤、白、玻璃、紅色。身上出水，身下出火，還燒其身，身上出水以灌其身。或身上出火以燒其身，身下出水以灌其身。如是種種現化神通息已，稽首佛足，白佛言：「世尊！佛是我師，我是弟子。」
佛告迦葉：「我是汝師，汝是弟子，隨汝所安，復座而坐。」
時，鬱鞞羅迦葉還復故坐
。
爾時，摩竭提婆羅門長者，作是念：鬱鞞羅迦葉，定於大沙門所修行梵行。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摩竭提王瓶沙，及諸婆羅門、長者，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一四
；(一○七五)
《陀驃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貳、正宗分
◎時，有
陀驃摩羅子
，舊住王舍城，典知眾僧飲食
、床座、隨次差請，不令越次。
時，有
慈地
比丘，頻三過次，得麤食處。食時辛苦，作是念：怪哉大苦！陀驃摩羅子比丘，有情故以麤食惱我，令我食時極苦，我當云何為其作不饒益事！

◎時，慈地比丘有姊妹比丘尼，名蜜多羅
，住王舍城王園比丘尼眾中。蜜多羅比丘尼來詣慈地比丘，稽首禮足，於一面住。慈地比丘不顧眄
，不與語。蜜多羅比丘尼語慈地比丘：「阿闍
梨！何故不見顧眄，不共言語？」
慈地比丘言：「陀驃摩羅子比丘，數以麤食惱我、令我食時極苦，汝復棄我。」
比丘尼言：「當如何？」
慈地比丘言：「汝可至世尊所，白言：世尊！陀驃摩羅子比丘，非法不類
，共我作非梵行，波羅夷
罪。我當證言：如(280a)是，世尊！如妹所說。」
比丘尼言：「阿闍梨
！我當云何於梵行比丘所，以波羅夷謗！」
慈地比丘言：「汝若不如是者，我與汝絕，不復來往、言語，共相瞻視。」
時，比丘尼須臾默念而作是言：「阿闍梨*欲令我爾，當從其教。」
慈地比丘言：「汝且待我先至世尊所，汝隨後來。」 

◎時，慈地比丘即往，稽首禮世尊足，退住一面。蜜多羅比丘尼即隨後至，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一何不善不類！陀驃摩羅子，於我所作非梵行，波羅夷罪。」
慈地比丘復白佛言：「如妹所說，我先亦知。」
爾時，陀驃摩羅子比丘，即在彼大眾中。
爾時，世尊告陀驃摩羅子比丘：「汝聞此語不？」
陀驃摩羅子比丘言：「已聞，世尊！」
佛告陀驃摩羅子比丘：「汝今云何？」
陀驃摩羅子白佛：「如世尊所知，如善逝所知。」
佛告陀驃摩羅子：「汝言如世尊所知，今非是時。汝
今憶念，當言憶念；不憶念，當言不憶念。」
陀驃摩羅子言：「我不自憶念。」
◎爾時，尊者羅侯羅住於佛後，執扇扇佛。白佛言：「世尊！不善不類！是比丘尼言尊者陀驃摩羅子，共我作非梵行；慈地比丘言，如是世尊，我先已知，如妹
所說。」
佛告羅侯羅：「我今問汝，隨意答我。若蜜多羅比丘尼來，語我言：世尊！不善不類！羅侯羅共我作非梵行，波羅夷罪。慈地比丘復白我言：如是，世尊！如妹所說，我先亦知者，汝當云何？」
羅侯羅白佛：「世尊！我若憶念，當言憶念；不憶念，當言不憶念。」
佛言
羅侯羅：「愚癡人！汝尚得作此語，陀驃摩羅子清淨比丘，何以不得 (280b)作如是語？」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陀驃摩羅子比丘，當憶念。蜜多羅比丘尼，當以自言滅。
慈地比丘，僧當極善訶諫教誡，汝云何見？何處見？汝何因往見？」世尊如是教已，從座起，入室坐禪。
◎爾時，諸比丘，於陀驃摩羅子比丘，憶念。蜜多羅比丘尼，與自言滅。慈地比丘，極善訶諫教誡言：汝云何見？何處見？何因往見？如是諫時，彼作是言：「彼陀驃摩羅子，不作非梵行，不犯波羅夷。然陀驃摩羅子比丘，三以麤惡食恐怖，令我食時辛苦。我於陀驃摩羅子比丘，愛、恚、癡、怖，故作是說。然陀驃摩羅子、清淨無罪。」
爾時，世尊晡時，從禪覺，至大眾前，敷座而坐。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我等於陀驃摩羅子比丘所，憶念、持。蜜多羅比丘尼，與自言滅。慈地比丘，極善訶諫，乃至彼言陀驃摩羅子，清淨無罪。」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云何愚癡，以因飲食故，知而妄語？」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能捨一法，知而故妄語，不計於後世，無惡而不為。
寧食熱鐵丸，如熾燃炭火，不以犯禁戒，而食僧信施。」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五
；(一○七六)
《陀驃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貳、正宗分
◎爾時，尊者陀驃摩羅子
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願於佛前取般涅槃！」
世尊默然。如是三啟，佛告陀驃摩羅子：「此有為諸行，法應如是。」
◎爾時，尊(280c)者陀驃摩羅子，即於佛前入於三昧，如其正受，向於東方，昇虛空行，現四威儀 ── 行、住、坐、臥。入火三昧，身下出火，舉身洞然，光焰四布，青、黃、赤、白、頗梨、紅色。身下出火，還燒其身，身上出水，以灑其身；或身上出火，下燒其身，身下出水，上灑其身。周向十方，種種現化已，即於空中內身出火，還自焚其身，取無餘涅槃，消盡寂滅，令無遺塵。譬如空中然燈，油、炷俱盡。陀驃摩羅子空中涅槃，身、心俱盡，亦復如是。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譬如燒鐵丸，其焰洞熾然，熱勢漸息滅，莫知其所歸。
如是等解脫，度煩惱淤泥，諸流永已斷，莫知其所之
，
逮得不動跡，入無餘涅槃。」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六
；(一○七七)
《賊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央瞿多羅國
人間遊行。

貳、正宗分
經
陀婆闍梨迦林中，見有牧牛者、牧羊者、採柴草者、及餘種種作人。見世尊行路，
見已皆白佛言：「世尊！莫從此道去。前有央瞿利摩羅
賊，脫恐怖人！」
佛告諸人：「我不畏懼。」作此語已，從道而去。彼再三告，世尊猶去。遙見央瞿利摩羅，手執刀楯，走向世尊，(世尊)以神力現身徐行，令央瞿利摩羅駃
走不及。
走極疲乏已，遙語世尊，「住！住！勿去。」
世尊並行而答，「我常住耳，汝自不住。」

爾時，央瞿利摩羅即說偈言： 
「沙門尚駃*行，而言我常住，(281a)我今疲倦住，說言汝不住。
沙門說云何， 我住汝不住？」 

爾時，世尊以偈答言： 
「央瞿利摩羅！我說常住者，於一切眾生，謂息於刀杖。汝恐怖眾生，惡業不休息。
我於一切蟲，止息於刀杖；汝於一切蟲，常逼迫恐怖，造作兇惡業，終無休息時。
我於一切神，止息於刀杖；汝於一切神，長夜苦逼迫，造作黑惡業，于今不止息。

我住於息
法，一切不放逸；汝不見四諦，故不息放逸。」 

央瞿利摩羅說偈白佛： 
「久乃見牟尼，故隨路而逐，今聞真妙說，當捨久遠惡。
作如是說已，即放捨刀楯，投身世尊足，願聽我出家。
佛以慈悲心，大仙多哀愍，告比丘善來，出家受具足。」

爾時，央瞿利摩羅出家已，獨一靜處，專精思惟。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增修梵行，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時，央瞿利摩羅得阿羅漢，覺解脫喜樂，即說偈言： 
「本受不害名，而中多殺害，     今得見諦名，永離於傷殺。
(281b)身行不殺害，口、意俱亦然，當知真不殺，不迫於眾生。
洗手常血色，名央瞿摩羅，     浚
流之所漂，三歸制令息。
歸依三寶已，出家得具足，     成就於三明，佛教作已作。
調牛以捶杖，伏象以鐵鉤，     不以刀捶杖，正度調天人。
利刀以水石，直箭以熅
火，   治材
以斧斤，自調以黠慧。
人前行放逸，隨後能自斂，     是則照世間，如雲解月現。
人前放逸行，隨後能自
斂
， 於世恩愛流，正念而超出。
少壯年出家，精勤修佛教，     是則照世間，如雲解月現。
少壯年出家，精勤修佛教，     於世恩愛流，正念以超出。
若度諸惡業，正善能令滅，     是則照世間，如雲解月現。
人前造惡業，正善能令滅，     於世恩愛流，正念能超出。
我已作惡業，必向於惡趣，     已受於惡報，宿責
食
已食
。
若彼我怨憎，聞此正法者，     得清淨法眼，於我修行忍，
不復興鬥訟，蒙佛恩力故。
我怨
行忍辱，亦常讚歎忍，   隨時聞正法，聞已隨修行。」 

參、流通分 
(281c)佛說此經已，央瞿利摩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七
；(一○七八)
《散倒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
貳、正宗分
時，有異比丘
，於夜明相出時出搨
補河
邊，脫衣著岸邊，入水洗浴。浴已上岸，被一衣，待身乾。
◎時，有一天子，放身光明，普照搨補河側。語比丘言：「汝少出家，鮮白髮黑，年始盛美，應習五欲，莊嚴瓔珞，塗香華鬘，五樂自娛，而於是時，違親背俗，悲泣別離，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如何捨現前樂而求非時之利？」
比丘答言：「我不捨現前樂、求非時樂，我今乃是捨非時樂、得現前樂。」

天問比丘：「云何捨非時樂，得現前樂？」
比丘答言：「如世尊說：非時之欲，少味多苦，少利多難。我今於現法中，已離熾然，不待時節，能自通達，現前觀察，緣自知覺。如是天子！是名捨非時樂，得現前樂。」

◎天復問比丘：「云何復是如來所說非時之欲，少樂多苦？云何復是如來所說現法利樂，乃至緣自覺知？」
比丘答言：「我年少出家，不能廣宣如來所說正法律儀。世尊近在迦蘭陀竹園，汝可往詣如來，問其所疑。如世尊說，隨憶
受持。」
天子復言：「比丘！於如來所，有諸(大)力
天，眾多圍繞，我先無問
，未易可詣
。比丘！汝若能為先白世尊者，我可隨往。」
比丘答言：「當為汝去。」
天白比丘：「唯然，尊者！我隨後來。」 

◎時，彼比丘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以
向天子往反問答，具白世尊：「今者世尊！彼天子誠實言者，須臾應至，(282a)不誠實者自當不來。」
時，彼天子遙語比丘：「我已在此
，我已在此。」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眾生隨愛想，以愛想而住。以不知愛故，則為死方便。」 

佛告天子：「汝解此偈者，便可發問。」
天子白佛：「不解，世尊！不解，善逝！」
佛復說偈而告天子曰： 
「若知所愛者，不於彼生愛，彼此無所有，他人莫能說。」 

佛告天子：「汝解此義者，便可發問。」
天子白佛：「不解，世尊！不解，善逝！」
佛復說偈言：
「見等、勝、劣者，則有言論生，三事不傾動，則無軟
、中、上。」 

佛告天子：「解此義者，則可發問。」
天子白佛：「不解，世尊！不解，善逝！」
佛復說偈言： 
「斷愛及名色，除慢無所繫，寂滅息瞋恚，
離結絕悕望，不見於人天，此世及他世。」

佛告天子：「解此義者，乃可發問。」
天子白佛：「已解，世尊！已解，善逝！」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即沒不現。

一八
；(一○七九)
《拔彌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貳、正宗分
時，有異比丘，於後夜時至搨*補河邊，脫衣置岸邊，入水洗浴。浴已，還上岸，著一衣，待身乾。
◎時，有一天子，放身光明，普照搨*補河側。問比丘言：「比丘！比丘！此是丘塚
，夜則起煙，晝則火然。
⊙彼婆羅門見已，而作是言：壞此丘塚。發掘者智，持
以刀劍，又見大龜。
⊙婆羅門見已，作是言    ：除此大龜。發(282b)掘者智，持以刀劍，見有氍氀。
⊙婆羅門見已，作此言    ：卻
此氍氀。發掘者智，持以刀劍，見有肉段。
⊙彼婆羅門見已，作是言  ：除此肉段。發掘者智，持以刀劍，見有屠殺(處)。
⊙婆羅門見已，作是言    ：壞是屠殺處。發掘者智，持以刀劍，見有楞耆
。
⊙彼婆羅門見已，作是言  ：卻此楞耆。發掘者智，持以刀劍，見有二道。
⊙彼婆羅門見已，作是言  ：除此二道。發掘者智，持以刀劍，見有門扇。
⊙婆羅門見已，作是言    ：卻此門扇
。發掘者智，持以刀劍，見有大龍。
⊙婆羅門見已，作是言    ：止！勿卻大龍，應當恭敬。
比丘！汝來受此論，往問世尊，如佛所說，汝隨受持。所以者何？除如來，我不見世間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於此論心悅樂者。若諸弟子從我所聞，然後能說。」 

◎爾時，比丘從彼天所聞此論已，往詣世尊，稽首禮足，退坐一面。以彼天子所問諸
論，廣問世尊：「
⊙云何為丘塚？
⊙云何為夜則起煙？
⊙云何為晝則火然？
⊙云何是婆羅門？云何發掘？
⊙云何智者？
⊙云何刀劍？
⊙云何為大龜？
⊙云何氍氀？
⊙云何為肉段？
⊙云何為屠殺處？
⊙云何為楞耆？
⊙云何為二道？
⊙云何為門扇？
⊙云何為大龍？」
◎佛告比丘：「
⊙「丘塚」者，謂眾生身麤四大色，父母遺體，摶
食、衣服覆蓋、澡
浴摩飾長養，皆是變壞磨滅之法。
⊙「夜起煙」者，謂有人於夜時，起隨覺、隨觀。
⊙〔「晝則火然」者〕，晝行其教，身業、口業
。
⊙「婆羅門」者，謂如來、應、等正覺。
⊙「發掘」者，謂精勤方便。
⊙「智士」者，謂多聞聖弟子。
⊙「刀劍」者，謂智慧刀劍。
⊙「大龜」者，謂五蓋。
⊙「氍氀」者，謂忿恨。
⊙「肉段」者，謂慳、嫉。
⊙「屠(282c)殺〔處〕」者，謂五欲功德。
⊙「楞耆」者，謂無明。
⊙「二道」〔者〕，謂疑惑。
⊙「門扇」者，謂我慢。
⊙「大龍」者，謂漏盡羅漢。
如是比丘！若大師為聲聞所作，哀愍悲念，以義安慰，於汝已作。汝等當作所作，當於曝
露林中、空舍、山澤、巖窟、敷草樹葉，思惟禪思，不起放逸，莫令後悔，是則為我隨順之教。」
即說偈言： 
「說身為丘塚， 覺觀夜起煙，   晝業為火然，   婆羅門正覺。
精進勤發掘， 黠慧明智士
， 以智慧利劍，   厭離勝進者。
五蓋為巨龜， 忿恨為氍氀，   慳、嫉為肉段， 五欲屠殺處，
無明為楞耆， 疑惑於二道，   門扇現我慢，
漏盡羅漢龍， 究竟斷諸論，   故我如是說。」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彼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九
；(一○八○)
《慚愧根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波羅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貳、正宗分
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缽，入波羅奈城乞食。
◎時，有異比丘，以不住心，其心惑亂，不攝諸根，晨朝著衣持缽，入波羅奈城乞食。是比丘遙見世尊，見已，攝持諸根，端視而行。
世尊見是比丘攝持諸根，端視而行。見已，入城乞食畢，還精舍，舉衣缽，洗足已，入室坐禪。晡時，從禪覺，入僧中，敷坐具，於大眾前坐。告諸比丘：「我今晨朝著衣持缽，入波羅奈城乞食，見有比丘，以不住心、惑亂心，諸根放散，亦持衣缽入城乞食。彼遙見我，即自斂攝，竟為是(283a)誰？」
◎時，彼比丘從座起，整衣服，到於佛前，偏袒右肩，合掌白佛：「世尊！我於晨朝入城乞食，其心惑亂，不攝諸根。行(時)遙見世尊，即自斂心，攝持諸根。」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汝見我已，能自斂心攝持諸根。比丘！是法應當如是，若見比丘亦應自攝持，若復見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亦當如是攝持諸根，當得長夜以義饒益，安隱快樂。」
爾時，眾中復有異比丘說偈歎曰： 
「以其心迷亂，不專繫念住，晨朝持衣缽，入城邑乞食，
中路見大師，威德容儀備，欣悅生慚愧，即攝持諸根。」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卷第三十八。

《雜阿含經》卷39
(大正2，276 a9〜283 a14)

二○
；(一○八一)
《苦子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波羅奈
國鹿野苑中。
貳、正宗分
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缽，入波羅奈*城乞食。
◎時，有異比丘，著衣持缽，入城乞食。於其路邊，住一樹下，起不善覺，以依惡貪。爾時，世尊見彼比丘住一樹下，以生不善覺，依惡貪嗜，而告之曰：「比丘！比丘！
莫種苦種而發熏
，生臭，汁漏流出！若比丘種苦種子，自發
，生臭，汁漏流出者，欲令蛆
蠅不競集者，無有是處。」
時，彼比丘作是念：世尊知我心之惡念，即生恐怖，身(283b)毛皆豎。
◎爾時，世尊入城乞食畢，還精舍，舉衣缽，洗足已，入室坐禪。晡時，從禪覺，至於僧中，於眾前敷座而坐。告諸比丘：「我今晨朝著衣持缽，入城乞食，見一比丘，住於樹下，以
生不善覺，依惡貪嗜。我時見已，即告之言：比丘！比丘！莫種苦種，發熏，生臭，惡汁流出。若有比丘種苦種子發熏，生臭惡汁流出，蛆*蠅不集，無有是處。時，彼比丘即思念：佛已知我心之所念。慚愧恐怖，心驚毛豎，隨路而去。」
◎時，有異比丘，從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合掌白佛：「世尊！云何苦種？云何生臭？云何汁流？云何蛆*蠅？」
佛告比丘：「
⊙忿怒煩怨，名曰苦種
。
⊙五欲功德，名為生臭
。
⊙於六觸入處不攝律儀，是名汁流。
⊙謂觸入處不攝已，貪憂諸惡不善心競生，是名蛆*蠅
。」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耳目不防護，貪欲從是生，是名為苦種，生臭汁潛流。
諸覺觀氣味，依於惡貪嗜。
聚落及空處，若於晝若夜，遠離修梵行，究竟於苦邊。
若內心寂靜，決定諦明了，臥覺常安樂，諸惡蛆*蠅滅。
正士所習近，善說賢聖路，了知八正道，不還更受身。」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一
；(一○八二)
《覆瘡經》 
1、 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貳、正宗分
◎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缽，入舍衛城乞食。食畢，還精舍，洗足已，入安陀林坐(283c)禪。
時，有異比丘，亦復晨朝著衣持缽，入舍衛城乞食。食畢，還精舍，洗足已，入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
正受。是比丘入晝*正受時，有惡不善覺起，依貪嗜心。
◎時，有天神，依安陀林住止者，作是念：此比丘不善不類，於安陀林坐禪，而起不善覺，心依惡貪，我當往呵責
。作是念已，往語比丘言：「比丘！比丘！作瘡疣
耶？」
比丘答言：「當治
令愈。」
天神語比丘：「瘡如鐵鑊，云何可復？」
比丘答言：「正念、正智
，足能令
復。」
天神白言：「善哉！善哉！此是真賢治瘡。如是治瘡，究竟能愈，無有發時。」
◎爾時，世尊晡時，從禪覺，還祇樹給孤獨園，入僧中，於大眾前敷座而坐。告諸比丘：「我今晨朝著衣持缽，入舍衛城乞食，乞食還，至安陀林坐禪，入晝*正受。有一比丘，亦乞食還，至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而彼比丘起不善覺，心依惡貪。有天神依安陀林住，語比丘言：比丘！比丘！作瘡疣耶？如上廣說，乃至如是比丘，善哉！善哉！此治眾賢。」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士夫作瘡疣，     自生於苦患，   願求世間欲，   心依於惡貪。
以生瘡疣故，     蛆蠅競來集；
愛求
為瘡疣
， 蛆蠅諸惡覺，   及諸
貪嗜心， 皆悉從意生。
鑽鑿
士夫心，   求華名利， 

欲火轉熾然，     妄想不善覺，   身心日夜羸，   遠離寂靜道。
若
內心寂靜，   決定智明了， (284a)無有斯瘡疣，見佛安隱路。
正士所遊跡，     賢聖善宜說，   明智所知
道， 不復受諸有。」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二
；(一○八三)
《食藕根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毘舍離國獼猴池側重閣講堂。
貳、正宗分
時，有眾多比丘，晨朝著衣持缽，入毘舍離乞食。
◎時，有年少比丘，出家未久，不閑
法律，當乞食時不知先後次第。
餘比丘見已而告之言：「汝是年少，出家未久，未知法律，莫
越
、莫重
，前後失次而行乞食，
長夜當得不饒益苦。」
年少比丘言：「諸上座亦復越次，不隨前後，非獨我也。」
如是再三，不能令止。
◎眾多比丘乞食已，還精舍，舉衣缽，洗足已，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晨朝著衣持缽，入毘舍離乞食。有一年少比丘，於此法律出家未久，行
乞食時不以次第，前後復重。諸比丘等再三諫，不受而作是言：諸上座亦不次第，何故呵我！我等諸比丘三呵不受，故來白世尊，唯願世尊為除非法，哀愍故！」
佛告諸比丘：「
如空澤中有大湖水，有大龍象而居其中，拔諸藕根，洗去泥土，然後食之。食已身體肥悅，多力多樂，以是因緣常喜樂住。有異種族象，形體羸小，效
彼龍象，拔其藕根，洗不能淨，合泥土食，食之不消
，體不肥悅，轉轉羸弱，緣斯致死，或同死苦。
如是宿德比丘，學道日久，不樂嬉戲，久修梵行，大師所歎，諸餘明智修梵行者，亦復加歎。是等比丘，依止城邑、聚落，晨朝著衣持(284b)缽入城乞食，善護身口，善攝諸根、專心繫念，能令彼人不信者信，信者不異。若得財利，衣被、飲食、床臥、湯藥，不染不著、不貪不嗜，不迷不逐，見其過患，見其出離，然復食之。食已身心悅澤，得色得力，以是因緣常得安樂。
彼年少比丘，出家未久，未閑法律，依諸長老，依止聚落，著衣持缽，入村乞食。不善護身，不守根門
，不專繫念，不能令彼不信者信，信者不變。若得財利，衣被、飲食、臥具、湯藥，染著貪逐，不見過患，不見出離。以嗜欲心食，不能令身悅澤，安隱快樂，緣斯食故轉向於死，或同死苦。所言死者，謂捨戒還俗，失正法、正律。同死苦者，謂犯正法律，不識罪相，不知除罪。」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龍象拔藕根，   水洗而食之。
異族象效
彼， 合泥而取食， 因
雜泥食故， 羸病遂至死。」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阿難與結髮，及以二陀驃，賊并散倒吒，拔彌、慚愧根，苦子并覆瘡，小大食、藕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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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編(下)》p. 10，n.1：〈八眾誦第五〉，原本自卷38起，卷50止，共13卷，與《相應部》第一「有偈篇」相當，本誦分一一相應，次第為：〈比丘〉，〈魔〉，〈帝釋〉，〈剎利〉，〈婆羅門〉，〈梵天〉，〈比丘尼


〈婆耆舍〉，〈諸天〉，〈夜叉〉，〈林〉。以下均無《論》。


�《會編(下)》p. 10，n.2：〈比丘相應〉，共22經。與《相應部》(21)〈比丘相應〉相當。 


�◎《會編(下)》p. 10，n.3：《相應部》(21)〈比丘相應〉5經。《別譯雜阿含經》(以下簡稱《別譯》) 1經。


◎《會編(下)》p. 10，n.4：《雜阿含經》卷38。


�[1]～S. 21. 5. Sujāta（善生）.，[No. 10(1)]。(大正2，276d，n.1)


[2]《雜阿含經．1062經》卷38(大正2，276 a9-276 a21)


[3]《佛光．雜(三)》p.1615，n. 1：本經敘說，世尊稱讚善生尊者外現比丘身端嚴、內心證解脫端嚴。


《相應部》(S.21. 5. Sujāto 善生)、《別譯雜阿含．1經》卷1 ── 大正〔No. 100(1)〕。


[4]依釋宗證2006 / 3 / 11敬編，《雜阿含經論會編》2005.9-2006.6福嚴講義之註腳。以下簡稱，證編．《雜》。


[5]證編．《雜》：◎ 佛讚許善生尊者二處端嚴：1. 於正法律中出家；2. 漏盡解脫。


�《會編(下)》p. 10，n.5：《相應部》(21)〈比丘相應〉6經。《別譯》2經。 


�[1]～S. 21. 6. Bhaddi.，[No. 10(2)]。(大正2，276d，n.2)


[2]《雜阿含經．1063經》卷38(大正2，276 a22-276 b19)


[3]《佛光．雜(三)》p.1617，n. 1：本經敘說，諸比丘輕慢一醜陋比丘，佛陀讚嘆醜陋比丘之德，以去諸比丘輕侮之念。《相應部》(S. 21. 6. Bhaddi 拔提)、《別譯雜阿含．2經》卷1 ── 大正〔No.100(2)〕。


[4]證編．《雜》：◎ 釋尊告諸比丘不可以貌取人而妄稱量；唯佛能如實知量。


�《佛光．雜(三)》p.1617，n.2：「異比丘」，巴利本作 Bhaddi(拔提。)


�《會編(下)》p. 10，n.6：《相應部》(17)〈利得供養相應〉35．36經。《別譯》3經。《增壹阿含經》(12)〈壹入道品〉7經。


�[1]～S. 17. 35-36. Rathapakkanta.，[No. 10(3)]。(大正2，276d，n.3)


[2]《雜阿含經．1064經》卷38(大正2，276 b20- 276 c16)


[3]《佛光．雜(三)》p.1619，n.1：本經敘說，提婆達多率五百人起利養心受阿闍世供養，佛告諸比丘受利養之害。《相應部》(S. 17. 36. Ratha 車)、《增支部》(A. 4. 68. Devadatta ◎提婆達多)、《別譯雜阿含．3經》卷1 ── 大正〔No. 100(3)〕。


[4]證編．《雜》：◎ 依提婆達多等眾別受阿闍世王利養，愛染貪著，實為自壞現後世。


�[1]提婆達多～Devadatta.。(大正2，276d，n.4)


[2]《佛光．雜(三)》p.1619，n.2：提婆達多(Devadatta)(巴)，是佛陀堂弟，本為佛子，因受阿闍世王支持，而叛離佛陀自組僧團，與佛陀為敵。


�[1]阿闍世～Ajātasattu.。(大正2，276d，n.5)


[2]《佛光．雜(三)》p.1619，n.3：阿闍世(Ajātasattu)(巴)，摩竭陀國王頻婆娑羅之子，後弒父繼王位，統治該國。


�◎釜：1.古炊器。斂口，圜底，或有二耳。其用如鬲，置於灶口，上置甑以蒸煮。盛行於漢代。有鐵


製的，也有銅和陶製的（《漢語大詞典(6)》，p. 1118）


◎甑(zèngㄗㄥˋ)：1.蒸食炊器。其底有孔，古用陶製， 殷  周 時代有以青銅製，後多用木製。俗叫甑


子。（《漢語大詞典(5)》，p. 296）


� 蘆＝籚【宋】。(大正2，276d，n.6)


�[1]《佛光．雜(三)》p.1619，n.5：駏驉：似騾而小，雌騾與雄馬交配所生。


[2] △駏驉［ㄐㄩˋㄒㄩ］：


《漢語大詞典．12》p.807a：獸名，似騾，可供乘騎。晉.崔豹《古今注．鳥獸》：「騾為牝，馬為牡，生駏。」


� 蘆＝籚【宋】【元】。(大正2，276d，n.7) 


�◎坐： 19.方言。分娩。（《漢語大詞典(2)》，p. 1039）


◎分娩：1.生孩子。2.指母畜產幼畜。（《漢語大詞典(4)》，p.363）


� 妊＝任【聖】。(大正2，276d，n.8)


妊(rèn ㄖㄣˋ)：懷孕；身孕。（《漢語大詞典(4)》，p. 303）


� 以：5.緣故；原因；道理。（《漢語大詞典(1)》，p. 1081）


�《會編(下)》p. 10，n.7：《別譯》4經。 


�[1] [No. 10(4)]。(大正2，276d，n.9) 


[2]《雜阿含經．1065經》卷38(大正2，276 c17-277 a8)


[3]《佛光．雜(三)》p.1621，n.1：本經敘說，手比丘成就貪、瞋、癡三不善法，故命終生地獄。《別譯雜阿含．4經》卷1 ── 大正〔No. 100(4)〕


[4]證編．《雜》：◎ 佛記手比丘因三毒纏心，命中墮惡趣地獄。應離三毒，盡苦邊際。


�《佛光．雜(三)》p.1621，n.2：「手比丘」，《別譯雜阿含》作「象首比丘」。


�[1]釋＋（氏）【聖】。(大正2，276d，n.10) 


[2]《佛光．雜(三)》p.1621，n.3：「釋氏」，麗本作「釋」，今依據聖本改作「釋氏」。


� 蘆＝籚【宋】。(大正2，277d，n.1)


�[1]出＝士【元】【明】。(大正2，277d，n.2) 


[2]《佛光．雜(三)》p.1621，n.4：「士」，麗本作「出」，今依據元、明二本改作「士」。「勝出」，《別譯雜阿含》作「勝丈夫」。


�《會編(下)》p. 11，n.8：《別譯》5經。


�[1]～S. 21. 8. Nanda.，[No. 10(5)]。(大正2，277d，n.3) 


[2]《雜阿含經．1066經》卷38 (大正2，277 a9)


[3]證編．《雜》：◎ 與第4經(1065)同，唯人異［→ 難陀比丘］。


�《會編(下)》p. 11，n.9：《相應部》(21)〈比丘相應〉8經。《別譯》6經。《增壹阿含經》(18)〈慚愧品〉6經。


�[1] [No. 10.(6)]。(大正2，277d，n.4)


[2]《雜阿含經．1067經》卷38(大正2，277 a10- 277 b5)


[3]《佛光．雜(三)》p.1621，n.5：本經敘說，佛姨母子難陀尊者好著好衣，好作嬉戲，調笑而行，佛教其修阿蘭若行。《相應部》 (S. 21. 8. Nando 難陀)、《別譯雜阿含．5經》卷1 ── 大正No.100(5)〕、


《增一阿含》〈18品〉第6經 ── 大正〔No. 125.(18.6)〕。


[4]證編．《雜》：◎ 難陀尊者著妙衣、持好鉢，行放逸；佛教其應習阿蘭若，行乞食，著糞掃衣。


� 證編．《雜》：△ 擣：《王力古漢語字典》p.399b：(1)＊舂，捶。


※按：＊(n)表，該字辭典於彼字詞的第n個義項。


�〔言難陀大師語汝時，彼比丘受世尊教往語〕十七字－【聖】，言難陀大師＝難陀言世尊【宋】【元】


【明】。(大正2，277d，n.5) 


�《佛光．雜(三)》p.1623，n.2：聖本無「時，彼比丘受世尊教往語」十字。


� 姓＝性【聖】。(大正2，277d，n.6) 


� 姓＋（好）【宋】【元】【明】。(大正2，277d，n.7)


� 常＝當【宋】【元】【明】【聖】。(大正2，277d，n.8)


�證編．《雜》：


☉《雜》、《別譯》、《增壹》對照 ──


＊《雜》 ：「難陀！何見汝修習阿蘭若，家家行乞食，身著糞掃衣，樂處於山澤，不顧於五欲！」


＊《別譯》：「我當云何見，難陀樂苦行，如彼阿練若，塚間坐，乞食，山林閑靜處，捨欲而入定。」


《別譯雜阿含．5經》卷1(大正2，375a15-17)。


＊《增壹》：「何日見難陀，能治＊1阿練行，心樂沙門法，頭陀度無極！」＊2


＊1 治＝持【宋】【元】【明】。(大正2，591d，n.11) 


＊2 ＊《增壹阿含經》卷9〈慚愧品〉(大正2，591a29-b1)［～S. 21. 8. Nanda.］。


             ＊《相應部》(21)〈比丘相應〉第8經偈頌，知文意近於《增壹阿含經》；然難陀尊者為於佛說偈後


，方行頭陀法。


�《會編(下)》p. 11，n.10：《相應部》(21)〈比丘相應〉9經。《別譯》7經。 


�[1]～S. 21. 9. Tissa.（低沙）.，[No. 10(7)]。(大正2，277d，n.9) 


[2]《雜阿含經．1068經》卷38 (大正2，277 b6- 277 b27)


[3]《佛光．雜(三)》p.1623，n.6：本經敘說，低沙尊者自以為是世尊表弟，故不修恭敬，不堪諫止。世尊教彼應修恭敬畏懼，堪忍諫止。《相應部》(S. 21. 9. Tisso 低沙)、《別譯雜阿含．7經》卷1 ── 大正〔No. 100(7)〕。


[4]證編．《雜》：◎ 低沙尊者自恃為佛親眷，懷瞋起慢；佛誡其應軟心自伏，心離瞋慢。


� 在＝住【聖】。(大正2，277d，n.10)


�證編．《雜》：


△ 顧錄：「顧」：《漢語大詞典．12》p.358b：(2)反省。


△「錄」：《漢語大詞典．11》p.1342b：(7) 採取、採用。


         《王力古漢語字典》p.1535a：(7) 檢束［檢點約束］。


�證編．《雜》：


☉《雜》、《別譯》對照 ──


＊《雜》 ：「爾時，尊者低沙自念：我是世尊姑子兄弟故，不修恭敬，無所顧錄，亦不畏懼，不堪諫止。」


＊《別譯》：「爾時，有比丘名曰窒師，是佛姑子，恃佛故，恒懷憍慢，不敬長老、有德比丘，無有慚愧，


每常多言。若諸比丘少有所說，便生瞋恚。」《別譯雜阿含．7經》卷1 (大正2，375b22-24)


�〔故〕－【聖】。(大正2，277d，n.11)


�《會編(下)》p. 11，n.11：《相應部》(21)〈比丘相應〉7經。《別譯》8經。《增支部》「四集」48經。


�[1]～S. 21. 7. Visākha.，[No. 10(8)]。(大正2，277d，n.12)


[2]《雜阿含經．1069經》卷38(大正2，277 b28- 277 c18)


[3]《佛光．雜(三)》p.1625，n.2：本經敘說，毘舍佉尊者為諸比丘說法，佛讚彼為善說法。《相應部》(S. 21. 7.Visākho 毘舍佉)、《增支部》(A. 4. 48. Visākho ◎毘舍佉)、《別譯雜阿含．8經》卷1 ── 大正〔No. 100(8)〕。


[4]證編．《雜》：


◎ 尊者毘舍佉具種種方便，為諸比丘說深妙法；佛稱許之。


�[1]毘舍佉般闍梨子～Visākha, Pañcālaputta.。(大正2，277d，n.13)


[2]《佛光．雜(三)》p.1625，n.3：毘舍佉般闍梨子(Visākho Pañcāliputto)(巴)，比丘名。


�《佛光．雜(三)》p.1625，n.4：供養堂(upatthānasālā)(巴)，講堂，集會所。


� 辯＝辨【聖】。(大正2，277d，n.14) 


�《佛光．雜(三)》p.1625，n.6：「言辭滿足·····顯現深義」，《別譯雜阿含》作「言辭圓滿，所說無滯，能令大眾聞者悅豫，聽之無厭，即得悟解。」


�證編．《雜》：


☉《雜》、《別譯》對照 ──


＊《雜》：「時，有尊者毘舍佉般闍梨子，集供養堂，為眾多比丘說法。言辭滿足，妙音清徹，句味辯正，隨智慧說，聽者樂聞；無所依說＊，顯現深義，令諸比丘一心專聽。」


＊ 關於「無所依」（anissita）義：可參見《瑜伽師地論》卷8 (大正30，316b2)，卷39 (大正30，510


b8-12)，卷43 (大正30，532c3-6)，卷84 (大正30，767a21-24)等。


＊《瑜伽師地論》卷84 (大正30，767a21-24)：「無所依者：不為利養、恭敬、名稱故，謂不依止衣服等事，亦不依止禮敬等事，唯欲令他悟入正法；又不於他有所輕蔑，乃至廣說。」


＊《別譯》：「爾時，毘舍佉沙門般闍羅子，於講堂上，集諸比丘，而為說法。言辭圓滿，所說無滯，能令大眾，聞者悅豫，聽之無厭，即得悟解。時，諸比丘聞其所說，踊躍歡喜，至心聽受，供養恭敬，撿心專意，聽其說法；不為利養及與名稱，應義才辯，無有窮盡，能令聞者憶持不忘。」《別譯雜阿含．8經》卷1 (大正2，375c14-19)。


� 晝＝盡【元】【明】【聖】＊。(大正2，277d，n.15)


�[1]《佛光．雜(三)》p.1627，n.2：「入晝正受」，巴利本作 sāyanha samayam patisallāna(晡時，獨坐禪思)。


[2]證編．《雜》：☉《雜》：「入晝正受」，巴利本作 sāyaṇhasamayam patisallāna［晡時，獨坐禪思］。


�證編．《雜》：


☉《雜》、《別譯》差異 ──


＊《雜》 ：佛於定中以淨天耳得悉。


＊《別譯》：由比丘往詣稟告釋尊。又於文末，佛告諸比丘應行二事：1. 應說法要；2. 無說時，則默然。


《別譯雜阿含．8經》卷1 (大正2，376a3-6)


�證編．《雜》：


☉《雜》、《別譯》對照 ──


＊《雜》 ：「善說為仙幢，法為羅漢幢。」


＊《別譯》：「諸阿羅漢等，咸妙法為幢；諸仙勝人等，以善語為幢。」《別譯雜阿含．8經》卷1 (大正


2，376a12-13)。


�《會編(下)》p. 11，n.12：《相應部》(21)〈比丘相應〉4經。《別譯》9經。 


�[1]～S. 21. 4. Nava.，[No. 10(9)]。(大正2，277d，n.16)


[2]《雜阿含經．1070經》卷38(大正2，277 c19- 278 a11)


[3]《佛光．雜(三)》p.1627，n.3：本經敘說，一年少比丘不欲助諸比丘作衣，諸比丘告佛，世尊言其已得四禪定。《相應部》(S. 21. 4. Navo 年少)、《別譯雜阿含．9經》卷1 ── 大正〔No. 100(9)〕。


[4]證編．《雜》：


◎ 諸比丘白佛，有一年少新戒比丘未與眾僧共作衣；佛告知彼年少比丘所作已辦，而非無作。


�《佛光．雜(三)》p.1627，n.4：「四增心法」，巴利本作 catunnaṃ jhānānaṃ abhicetasikānaṃ(增上心之四禪)，即心遠離一切煩惱及惡法，而入四禪。


�《佛光．雜(三)》p.1627，n.5：「心」字下疑漏掉一「念」字。


�證編．《雜》：


☉《雜》、《別譯》差異  ──


＊《雜》：「爾時，世尊知彼比丘心之所念，告諸比丘：汝等莫與是年少比丘語。所以者何？是比丘得四增（上）心法正受現法安樂住，不勤而得。若彼本心所為，剃鬚髮，著袈裟衣，出家學道，增進修學，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別譯》：「爾時，世尊知彼比丘心之所念，告諸比丘：汝等勿嫌年少比丘無所作也！彼比丘者，所作已辦，得阿羅漢，諸漏已盡，捨於重擔，獲於正智，心得解脫。」《別譯雜阿含．9經》卷1 (大正2，376a23-27)


�《會編(下)》p. 11，n.13：《相應部》(21)〈比丘相應〉10經。《別譯》10經。 


�[1]～S. 21. 10. Theranāma.，[No. 10(10)]。(大正2，278d，n.1) 


[2]《雜阿含經．1071經》卷38(大正2，278 a12-278 b10)


[3]《佛光．雜(三)》p.1629，n.1：本經敘說，上座比丘獨住一處，亦讚常歎獨一住者，佛謂彼為一住者，更為其開示「勝妙一住」。《相應部》(S. 21. 10. Theranāmo ◎名曰上座〔比丘〕)、《別譯雜阿含．10經》卷1 ── 大正〔No. 100(10)〕。


[4]證編．《雜》：◎ 有一名為上座的比丘，自行且讚嘆獨住（一住），佛為其更說勝妙獨住 ── 斷三際愛，不著諸法。


�[1]上坐～Thera，坐＝座【宋】＊【元】＊【明】＊。(大正2，278d，n.2) 


[2]《會編(下)》p. 11，n.14：「上座」，原本作「上坐」，依宋本改。下例。


[3]《佛光．雜(三)》p.1629，n.2：上座(Thera)(巴)，比丘名。「座」，麗本作「坐」，今依據宋、元、明三本改作「座」。


�參見印順法師著《華雨集第二冊》p.34：「第三節 人間的正行 ──


中道以正見為先，修證以定慧為主，然對於個人修持，佛法的久住世間，戒śīla卻是無比重要的。戒是人間的正行、善行，如在家弟子的五戒：殺(人)，盜，邪淫，妄語(作假見證等)，也正是善良風俗所不容，國家法律所要制裁的。「佛出人間」，為眾生說法，是依人間的正行 ──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而引向「內淨其意」的定慧熏修，正行是與解脫道相應的。所以，如說修說證，而不知身在人間，所行的卻是放辟、淫亂，或者類似顛狂，那不是知見不正，就是修持上出了毛病。如狂妄的自以為是，那不是釋迦弟子。佛為弟子制戒，而出家戒的內涵更為深廣。


出家，是離家而入僧伽saṃgha。構成僧伽的每一成員，人人是平等的；僧伽是法治的；僧伽事務，由大眾會議來決定的，所以是民主的。在僧團中，彼此互相勉勵，互相警策，互相教導，也互相舉發別人的過失，經懺悔而保持清淨。這是「見(解)和同解」，「利(經濟)和同均」，「戒(法制)和同遵」的僧團。律典說：這樣和、樂、清淨[健全]的僧團，才能達成「正法久住」，「梵行久住」的理想。當時，印度宗教的風尚，遠離、獨處，受到世人的尊敬，但釋尊卻漸漸引導，使出家者納入有軌律的僧團。所以佛曾勸優波離Upāli、大迦葉Mahākāśyapa住在僧團內，並給「常樂獨住」以有實質意義的新解說。*


*《雜阿含經》卷9 (大正2，57 a) 、卷38 (大正2，278 a-b)；《相應部》(35)「六處相應」(南傳15．218)。


�《會編(下)》p. 11，n.15：《別譯》11經。《增壹阿含經》(35)〈邪聚品〉10經。 


�[1]～Udāna. 1. 8. Saṅgāmaji.（僧迦藍）.，[No. 10(11)]。(大正2，278d，n.3)


[2]《雜阿含經．1072經》卷38(大正2，278 b11- 278 c7)


[3]《佛光．雜(三)》p.1631，n.1：本經敘說，僧伽藍尊者出家前之妻抱子至其房前，彼寂然不動。《小部．自說經》 (Ud. 1. 8. Bodhi-vagga 菩提品)、《別譯雜阿含．11經》卷1 ── 大正〔No.100(11)〕。


[4]證編．《雜》：


◎ 尊者僧迦藍，不受昔俗之妻、子所惑；佛依此明能不喜不憂者，為真智婆羅門。


�《佛光．雜(三)》p.1631，n.2：僧伽藍(Savgāmaji)(巴)，比丘名。


�《佛光．雜(三)》p.1631，n.3：「人」，大正本作「入」。


�[1]本二～Purāṇadutiyaka.。(大正2，278d，n.4) 


[2]《佛光．雜(三)》p.1631，n.4：本二(purāna-dutiyika)(巴)，昔日之第二者(伴侶)，即指僧迦藍出家前之妻。


� 瓔＝纓【聖】。(大正2，278d，n.5)


�（告）＋言【聖】。(大正2，278d，n.6) 


�《佛光．雜(三)》p.1631，n.7：「彼本二作如是言·····我今捨去」，《別譯雜阿含》作「本二即言：『我來見爾，不共我語。此是爾子，爾自養活！』著經行道頭，棄之而去。」


�證編．《雜》：


☉《雜》、《別譯》差異 ──


＊《雜》 ：「彼本二復言：是沙門今於此兒都不顧視，彼必得仙人難得之處。善哉！沙門！必得解脫。」


＊《別譯》：「本二復自思念：今此沙門善得解脫，能斷愛結；彼仙所斷，盡以獲得。」《別譯雜阿含．11經》卷1(大正2，376c2-4)。


�《佛光．雜(三)》p.1633，n.1：「合」，大正本作「舍」。


�證編．《雜》：


※《雜阿含．1072經》卷38 (大正2，278c3-5)：「來者不歡喜，去亦不憂慼，不染亦無憂，二心俱寂靜。


我說是比丘，是真婆羅門」一偈，另可參照：《雜阿含．995經》卷36 (大正2，260c23-261a13)


《出曜經》卷30 (大正4，771a8-14)，《瑜伽師地論》卷19 (大正30，387c28-388a28)。


�《會編(下)》p. 11，n. 16：《別譯》有攝頌，附錄於此，下例。攝頌見《別譯》卷1 (大正2．376c)


�《會編(下)》p. 29，n. 1：《增支部》「三集」79經。《增壹阿含經》(23)〈地主品〉5經。 


�[1]～A. III. 79. Gandha.，[Nos. 10(12), 116, 117, 125(23.5)]。(大正2，278d，n.7)


[2]《雜阿含經．1073經》卷38(大正2，278 c8- 279 a11)


[3]《佛光．雜(三)》p.1633，n.2：本經說明，有不能逆風而熏之香，有順風、逆風、順逆皆能熏之香。《增支部》(A.3. 79. Gandha ◎香)、竺曇無蘭譯《佛說戒德香經》、法賢譯《佛說戒香經》、《別譯雜阿含．12經》卷1 ── 大正〔No. 100(12)〕、《增一阿含．5經》〈23品〉── 大正〔No. 125(23.5)〕。


[4]證編．《雜》：


◎ 根、莖、華三種香，只可於順風聞薰；戒香則能普熏十方，乃至以此為本，漸至解脫。


※ 另可對照：《法句經》卷1 (大正4，563b7-16)，《法句譬喻經》卷2 (大正4，585a26-c12)，《出曜經》


卷9 (大正4，657c16-658a15)，《法集要頌經》卷1 (大正4，780c21-28)，《本事經》卷6 (大正17，693c11-694a4)，《佛說戒德香經》卷1 (大正2，507b14-c29)。


�〔形〕－【宋】【元】【明】【聖】。(大正2，278d，n.8) 


�[1]多迦羅～Taggara.。(大正2，279d，n.1)


[2]《佛光．雜(三)》p.1635，n.1：多迦羅(tagara)(巴)，甘松、格香。


�[1]栴檀～Candana.。(大正2，279d，n.2)


[2]《佛光．雜(三)》p.1635，n.2：栴檀(candana)(巴)，檀香。


�《佛光．雜(三)》p.1635，n.3：優鉢羅(uppala)(巴)，青蓮華。


�《佛光．雜(三)》p.1635，n.4：末利(mallikā)(巴)，鬘花，次第花。


�《佛光．雜(三)》p.1635，n.5：本偈第四行，巴利本列於第二行，又「如是比諸香·····斷諸魔結縛」，巴利本無。


�《會編(下)》p. 30，n. 2：《中阿含經》(62)《頻鞞娑邏王迎佛經》前分。《別譯》13經。 


�[1]～Vinaya, Mv. 1. 22.，[No. 10(13)]。(大正2，279d，n.3) 


[2]《雜阿含經．1074經》卷38(大正2，279 a12- 279 c13)


[3]《佛光．雜(三)》p.1635，n.6：本經敘說，摩竭提王瓶沙至佛前，見佛及鞞羅迦葉，疑彼二人何者為師，何者為弟子，佛知其心念而教鬱鞞羅迦葉自述捨棄事火，改從佛正法之經過。《律藏》〈犍度大品〉 (Mv. 1. 22. Seniya Bimbisāra ◎洗尼頻毘娑羅)、《別譯雜阿含》卷1 ── 大正〔No. 100(13)〕。


[4]證編．《雜》：


◎ 瓶沙王等至佛所，見昔事火外道欝鞞羅迦葉在旁，疑佛與欝鞞羅迦葉何者為師。佛即令欝鞞羅迦葉述說捨事火之由及現神變；欝鞞羅迦葉自陳佛為己師。


�[1]縈髮～Jatila.。(大正2，279d，n.4)


[2]《佛光．雜(三)》p.1635，n.7：縈髮(jatila)(巴)，盤髮於頂。即縈髮外道。


�[1]善建立～Supatiṭṭha.。(大正2，279d，n.5)


[2]《佛光．雜(三)》p.1635，n.8：善建立(Suppatitthā)(巴)，人名。


�[1]支提～Cetiya.，支＝枝【聖】＊。(大正2，279d，n.6)


[2]《佛光．雜(三)》p.1635，n.9：支提(cetiya)(巴)，即墳墓、塔廟、祠堂、紀念塔。「支」，聖本作「枝」。


�[1]杖林～Laṭṭhivana.。(大正2，279d，n.7)


[2]《佛光．雜(三)》p.1635，n.10：杖林(Latthivana)(巴)，又作申瑟知林、遮越林、祠祀林，為摩揭陀國王舍城外之林苑名。


�[1]瓶沙～Bimbisāra.。(大正2，279d，n.8) 


[2]《佛光．雜(三)》p.1635，n.11：瓶沙(Bimbisāra)(巴)，即頻婆娑羅，摩竭提國王，阿闍世之生父。


�[1]羽＝翼【元】【明】【聖】。(大正2，279d，n.9) 


[2]《會編(下)》p. 30，n. 3：「翼」，原本作「羽」，依元本改。 


[3]《佛光．雜(三)》p.1637，n.1：「翼」，麗本作「羽」，今依據元、明、聖三本改作「翼」。


� 刀＝方【宋】【元】【明】。(大正2，279d，n.10)


�[1]欝鞞羅迦葉～Uruvelā Kassapa.。(大正2，279d，n.11) 


[2]《佛光．雜(三)》p.1637，n.3：鞞羅迦葉(Uruvela Kassapa)(巴)，人名，又譯優樓頻螺迦葉。先事火，後來率五百徒眾歸依佛陀。


�《佛光．雜(三)》p.1637，n.4：「座」，麗本作「坐」，今依據明本改作「座」。


� 由＝田【聖】。(大正2，279d，n.12)


�《佛光．雜(三)》p.1637，n.6：「欝鞞迦葉」，疑作「欝鞞羅迦葉」。


�☉《雜》、《別譯》等差異 ──


《雜．1074經》�
《別譯．13經》＊1�
《中阿含經》＊2�
Vinaya, Mv. 1. 22［律藏犍度大品］�
�
汝不著世間　


錢財五色味


復何捨天人　


迦葉隨義說�
我知汝不樂


五欲及色味


汝今所信樂


當為人天說�
迦葉意不樂


飲食種種味


何不樂天人


迦葉為我說�
Ettha ca te mano na ramittha Kassapā 'ti bhagavā avoca, rūpesu sadesu atho rasesu, atha ko carahi devamanussaloka rato mano Kassapa brūhī me tan ti.�
�
＊1《別譯雜阿含．13經》卷1(大正2，377b8-9)。


＊2《中阿含經》卷11《王相應品．頻鞞娑邏王迎佛經》(大正1，497c10-11)［cf. Vinaya, Mahāvagga, V.I.


22.］。


� 沒＝設【聖】。(大正2，279d，n.13)


� 洞然：1.貫通貌。2.穿透貌。3.清楚明瞭貌。4.通亮貌。5.亦作 “洞燃”。火熊熊燃燒貌。（《漢語大詞典(5)》，p. 1142）


�《佛光．雜(三)》p.1639，n.2：「座」，大正本作「坐」。


�《會編(下)》p. 30，n. 4：《別譯》14經。 


�[1] Vinaya, Cv. IV. 4. 4-11.，[No. 10(14)]。(大正2，279d，n.14) 


[2]《雜阿含經．1075經》卷38(大正2，279 c14- 280 b24)


[3]《佛光．雜(三)》p.1639，n.3：本經敘說，陀驃摩羅子三次給慈地比丘粗食，後慈地比丘惱怒，聯合其妹蜜多羅比丘尼誣謗陀驃摩羅子，世尊為之說解。《律藏》〈犍度小品〉(Cv. 4. 4. 4)、《別譯雜阿含．14經》卷1 ── 大正〔No. 100(14)〕。


[4]證編．《雜》：


◎ 陀驃摩羅子任職僧食，慈地比丘因三次獲粗食而生恚惱，與其妹蜜多羅比丘尼共誣陷陀驃摩羅子行非梵行。世尊為令彼等於眾中羯摩，使其清雪；並說妄語之罪。


� 陀驃摩羅子～Dabba Mallaputta.。(大正2，279d，n.15)


�《佛光．雜(三)》p.1641，n.1：陀驃摩羅子(Dabba Mallaputta)(巴)，亦譯實力士、陀驃大力士，比丘名。


�《佛光．雜(三)》p.1641，n.2：典知眾僧飲食：今言「典座」，即司廚，主事眾僧飲食。


� 慈地～Mettiyabhummajakā.。(大正2，279d，n.16) 


�《佛光．雜(三)》p.1641，n.3：慈地(Mettiyabhummajakā)(巴)，比丘名。


�證編．《雜》：


☉《雜》、《律》等對照 ──


＊《雜》：「時，有慈地比丘頻三過次得麤食處，食時，辛苦，作是念：怪哉！大苦！陀驃摩羅子比丘


有情故，以麤食惱我，令我食時，極苦。我當云何為其作不饒益事？」


＊《四分律》：「時，慈地比丘得此惡食倍復瞋恚言：沓婆摩羅子有愛，隨所憙者與好房、好臥具，所不憙者與惡房惡臥具；不愛我等故與惡房、惡臥具，今日以不愛我等故復差與惡食。云何眾僧乃差如是有愛比丘為僧分臥具、差次受請也？」《四分律》卷3 (大正22，587c12-17)。


�[1]蜜多羅～Mettiyā.。(大正2，279d，n.17)


[2]《佛光．雜(三)》p.1641，n.4：蜜多羅(Mettiyā)(巴)，比丘尼名，慈地比丘之妹。


� 顧眄(miànㄇーㄢˇ)：1.回視；斜視。4.指看視的目光。（《漢語大詞典(7)》，p. 1166）


�[1]阿梨＝阿闇梨【元】【明】＊，＝阿闍梨【聖】。(大正2，279d，n.18)


[2]《會編(下)》p. 30，n. 5：「闍」，原本缺，依聖本補。下例。 


[3]《佛光．雜(三)》p.1641，n.5：「阿梨」，元、明二本均作「阿闇梨」三字，聖本作「阿闍梨」。阿闍梨(ācariya)(巴)，舊譯教授師，新譯軌範師。


� 不類：1.不善。3.不同；不像。（《漢語大詞典(1)》，p. 394）


�《佛光．雜(三)》p.1641，n.6：波羅夷(pārājika)，罪名，驅擯罪。


�《佛光．雜(三)》p.1641，n.7：「阿梨」，元、明二本均作「阿闇梨」。


� 汝＝如【宋】【元】【明】【聖】。(大正2，280d，n.1)


�《佛光．雜(三)》p.1643，n.2：「妹」，大正本作「姝」。


� 言＝告【宋】【元】【明】【聖】。(大正2，280d，n.2) 


�《佛光．雜(三)》p.1643，n.4：「於陀驃摩·····自言滅」，《別譯雜阿含》作「汝等可為陀驃比丘作憶念羯磨，彌多羅比丘以自言故，為作滅擯。」


�☉《雜》、《別譯》差異 ──


＊《雜》：「若能捨一法，知而故妄語 ·····。」


＊《別譯》：「若成就一切，所謂虛妄語 ·····。」《別譯雜阿含．14經》卷1 (大正2，378a23)。


�《會編(下)》p. 30，n. 6：《小部》《自說》〈八品〉9經《別譯》15經。 


�[1]～Udāna. VIII. 10.，[No. 10(15)]。(大正2，280d，n.3)


[2]《雜阿含經．1076經》卷38(大正2，280 b25- 280 c17)


[3]《佛光．雜(三)》p.1645，n.1：本經敘說，陀驃摩羅子於佛陀面前入無餘涅槃。《小部．自說經》(Ud. 8. 9.Pātaligāmiya-vagga 波吒離村人品)、《別譯雜阿含．15經》卷1 ── 大正〔No. 100(15)〕。


[4]證編．《雜》：◎ 陀驃摩羅子，於佛前三番請示後入無餘涅槃。


� 陀驃摩羅子～Dabba Mallaputta.。(大正2，280d，n.4)


� 之＝趣【聖】。(大正2，280d，n.5) 


�《會編(下)》p. 30，n. 7：《中部》(86)《鴦掘摩經》。《別譯》16經。《增壹阿含經》(38)〈力品〉6經。


�[1]～M. 86. Aṅgulimāla.（央瞿利摩羅），[Nos. 10(16), 118, 119, 120, 125(38.6)]。(大正2，280d，n.6) 


[2]《雜阿含經．1077經》卷38(大正2，280 c18- 281 c2)


[3]《佛光．雜(三)》p.1647，n.1：本經敘說，佛經陀婆闍梨迦林中，多人告以前有賊人，佛仍直前，說服彼賊出家。《中部》(M. 86. Aṅgulimāla-sutta 鴦掘摩經)、竺法護譯《佛說鴦掘摩經》、法炬譯《佛說鴦崛髻經》、《別譯雜阿含．16經》卷1 ── 大正〔No. 100(16)〕、《增一阿含．6經》〈38品〉 ── 大正〔No. 125(38.6)〕。


[4]證編．《雜》：◎ 本經敘述，佛度化央瞿利摩羅［指鬘］的經過。


�《佛光．雜(三)》p.1647，n.2：「央瞿多羅國」，巴利本作「舍衛國祇園」，《別譯雜阿含》作「摩竭陀國桃河樹林」。


� 經＝逕【聖】。(大正2，280d，n.7) 


�《佛光．雜(三)》p.1647，n.4：央瞿利摩羅(Aṅgulimāla)(巴)，賊人名。又作鴦掘摩。


�[1]駃＝駛【宋】＊【元】＊【明】＊。(大正2，280d，n.8)


[2]《佛光．雜(三)》p.1647，n.5：「駛」，麗本作「駃」，今依據宋、元、明三本改作「駛」。


�參見印順法師著 ──


◎《華雨集第二冊》p.13：「佛法．第一章 中道正法．第一節 佛法甚深  


    釋尊修證而得究竟解脫的，名為法dharma。佛是正法的圓滿體證者，教法由佛而傳出，所以名為佛


法。佛法出現於印度，與印度的(及一切)神教，有根本的不同處，是一般人所不容易信受契入的，所以


說佛法甚深。說佛法甚深，並非說教典與著述繁多，「法海汪洋」，不容易充分了達；也不是說佛法是神


祕莫測的，或法義圓融無礙而博大精深的，那為什麼說佛法甚深呢？如實的說：佛法本來如是，是無所


謂深不深、難不難的；如果說是深是難，那是難在眾生自己，深在眾生自己。如過去善根到了成熟階段，


佛法可說是並不太深太難的。如釋尊在王舍城Rājagṛha，異學刪闍耶Sañjaī-vairaṭīputra的上首弟子舍


利弗Śāriputra，見五比丘之一的阿說示Aśvajit，威儀具足，諸根澄淨，就問他老師是誰，學什麼法？阿


說示簡要的說：「諸法從緣起，如來說是因，彼法因緣盡，是大沙門說。」舍利弗聽了，當下就悟入，


得法眼淨。舍利弗回去，他的好友大目犍連Mahāmaudgalyāyana，見舍利弗的神色澄淨，問他得到了甘


露嗎？舍利弗將經過告訴他，也說了「諸法從緣起」偈，目犍連也悟入了正法。於是二人率領了二百五


十弟子來見佛，成為佛的弟子。這不是言下直入嗎？也許有人要說：舍利弗與大目犍連，一向是從刪闍


耶修行，早已成就戒，成就定，所以能直下悟入。那不妨再舉幾則事實來說明： 


一、波羅奈Vārāṇasī的長者子耶舍Yaśa，一向過著奢侈的欲樂生活。·····耶舍雖長在欲樂生活中，內心已激發了厭患的情緒。但，


二、毘舍離Vaiśālī的郁伽Ugra長者可不同了。郁伽長者與婦女們，在大林中飲酒歡樂。在酩酊大醉中，見到釋尊，就忽地清醒了。·····佛為郁伽說法，也就當下悟入。這二位，是從貪染欲樂中來的。


三、鴦掘魔羅Aṅgulimāla是一位逢人就殺的惡賊，行旅非成群結隊，不敢通過。釋尊從那邊過，鴦掘魔羅執劍趕來，卻一直追不上，口呼「沙門住住。」佛答應說：「我住汝不住。」鴦掘魔羅覺得話說得離奇，問佛是什麼意思。佛為他說法，鴦掘魔羅也當下悟入；放下刀箭，從佛出家。〔《雜阿含經》卷38 (大正2，280c)〕如果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聖)」，這是最真實的事例。這一位是從殘暴瞋害中來的。


四、婆四吒Vaśiṣṭha婆羅門女，六個兒子一個個的死了。想兒子想得發了狂，裸體披髮，到處亂跑，跑到彌絺羅Mithilā庵羅園來。見佛在為四眾說法，清淨嚴肅的氣氛，使他忽而清醒。·····


五、周利槃陀迦Cūḍapanthaka生性愚笨，四個月讀不熟一偈。釋尊教他拂除塵垢，漸漸的理解到拂除心垢，終於也證得阿羅漢。這二位，是狂亂愚癡的一類。


貪染欲樂的，殘暴瞋害的，狂亂愚癡的，周利槃陀迦以外，都是在家的，一向沒有持戒修定的，一旦


聽到了開示，都能當下知法、入法，佛法似乎也不一定是甚深難入吧！」


◎參見印順法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153：


「後期大乘經」中，明確闡揚如來藏法門的，《大般涅槃經》的前分十卷外，是：


一、《大方等如來藏經》，現存晉佛陀跋陀羅Buddhabhadra與唐不空Amoghavajra所譯的二本。這部經，受到了《華嚴經》思想的啟發。·····《如來藏經》就是以蓮華萎落，蓮臺上有佛為緣起，以種種譬喻說明如來藏的。


二、《大法鼓經》宋求那跋陀羅Guṇabhadra譯。《大法鼓經》與《法華經》有關：《法華經》初說「會三歸一」，二乘同得佛智慧 ── 一乘ekayāna；說實相與《般若經》相近。·····《法鼓經》提到了《法華經》的「化城喻」、「窮子喻」；《大般涅槃經》比喻佛性的五味 ── 乳·····醍醐喻；說如來藏與一乘。


三、《央掘魔羅經》，也是求那跋陀羅譯的。《雜阿含經》中，央掘魔羅 ── 鴦瞿利摩羅Aṅgulimāla執劍追殺釋尊，怎麼也追不上，於是口呼「住！住！」釋尊對他說：「我常住耳，汝自不住。」*在大乘如來常住思想中，也就以此為緣起，宣說如來常住的如來藏法門。《大般涅槃經》，《大法鼓經》，《央掘魔羅經》，《大雲經》，都說到正法欲滅時，法在南方。


四、《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也是求那跋陀羅初譯的。勝鬘Śrīmālā出嫁到阿踰陀Ayodhyā，說一乘、如來藏法門。·····說到如來藏與生滅識的關係。


五、《不增不減經》，元魏菩提流支Bodhiruci所譯。這幾部宣說如來藏的經典，表示了眾生本具如來。這雖是「佛法」與「初期大乘佛法」所沒有的，但如來藏說對未來佛教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還有《解深密經》，《阿毘達磨大乘經》，《入楞伽經》，《大乘密嚴經》，《佛地經》等，當別為論述。」


*《雜阿含經》卷38 (大正2，280 c)；《中部》(86)《鴦掘摩經》(南傳11 a．133)。


�《雜》、《別譯》、《增壹》對照 ──


《雜．1077經》�
《別譯．16經》＊1�
《增壹．6經》＊2�
�
我於一切蟲，止息於刀杖；


汝於一切蟲，常逼迫恐怖，


造作兇惡業，終無休息時。


我於一切神，止息於刀杖；


汝於一切神，長夜苦逼迫，


造作黑惡業，于今不止息。�
我於有形類，捨諸毒惡害，


汝不止惡業，常作不善業，


是故我言住，汝名為不住。


我於諸有命，捨除眾惱害，


汝害有生命，未除黑闇業，


以是我言住，汝名為不住。�
我住慈心地，愍護一切人；


汝種地獄苦，不離於惡原。


�
�
＊1《別譯雜阿含經．16》卷1 (大正2，378 c5-10)


＊2《增壹阿含經．6》卷31〈38 力品〉(大正2，720 a26-27)


� 息＝自【宋】【元】【明】。(大正2，281d，n.1) 


�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503：「諦語satyavacana，或譯為實語。這是真誠不虛妄的誓言，與一般的發誓相近。諦語，是印度一


般人所深信的。從種種諦語的傳說來看，諦語是：說諦語的人，必要備有良好的功德，才能從真誠


不虛妄的誓言中，發出神奇的力量，實現誓言的目的。不只是內心的想念，還要口裏說出來，語言也就


有了一分神秘的意味，所以諦語也稱為真實加持satyādhiṣṭhāna, saccadhiṭṭhāna。起初，佛法是沒有


諦語的，但在世俗信仰的適應下，漸漸的參雜進來。如《中部》的《鴦掘摩經》，佛命鴦掘摩羅Aṅgulimāla，


以「從聖法中新生以來，不曾憶念殺生」的諦語，使產婦脫離了難產的災厄，得到了平安。漢譯《雜阿


含經》的同一事實，就沒有諦語救產難部分。*1 ·····在所說的諦語中，可能有神力在護助，就近於咒語，


所以《十誦律》稱諦語為「咒願。」大乘佛法初興，諦語還相當流行。但不久，就為佛與菩薩的神力，


密咒的神力所取而代之了！」*1《雜阿含經》卷38 (大正2，280c-281b) 


◎p.525：「佛教適應世俗，尊重供養天神，以求得天神的護持，是與咒願、誦經相結合的。論到佛教自身，


佛與大阿羅漢在世時，當然有不思議力的加護。如殺人無厭的鴦掘魔羅Aṅgulimāla，經佛三言兩語，就


使他放下刀劍，從事修道的生活。*2·····失去兒子而瘋狂了的裸婦，·····踐踏一切的醉象，見佛而被降伏。·····


降龍(蛇)伏虎的傳說，是有事實的(但以理被投入獅欄內，也同樣的沒有受傷)。威德力的加持，雖淺深不


等，但在宗教界，是應該信認其有的。·····傳說佛也只有加持舍利śarīra，能起放光等現象，為後世崇敬


與作福的對象。·····聲聞佛教中，·····只是如法修行。原始佛教的缺少迷信成分，這是一重要的原因。但


發展中的佛教，阿育王Aśoka，以後，遭遇的困難很多。早年提倡的一代大師制(錫蘭與說一切有部，都


有五師相承的傳說)，因部派分化而不再存在。國王護法，是難得正信的。已入涅槃的聖者，又不可能再


有加護力。祈求護持的需要，引出了羅漢不入涅槃，護持佛法的傳說。」


*2《雜阿含經》卷38 (大正2，280c-281b)；《中部》（86）《鴦掘摩經》(南傳11a，131-134 )。


� 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474：「第三項  阿閦．阿彌陀．大目 ──


再來說初期大乘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三位佛陀。 


一、阿閦佛Akṣobhya是他方佛之一，在初期大乘佛法中，有極重要的地位。從阿閦佛的因位發願，及實現淨土的特徵，可以明白的看到了，釋尊時，代一位聖者的形像。·····發真實誓言說：「我從今以往，發無上正真道意。·····當令無諛諂，所語至誠，所言無異。唯！天中天！我發是薩芸若意，審如是願為無上正真道者，若於一切人民、蜎飛蠕動之類，起是瞋恚， ·····乃至成最正覺，我為欺是諸佛世尊！」·····大家就「名之為阿閦」，阿閦是無瞋恚、無忿怒的意思。也可解說為：不為瞋恚所動，所以或譯為「不動。」·····不起瞋恚 ── 於一切眾生起慈悲心，是菩薩道的根本願，·····非常突出的誓願，是：「世間母人有諸惡露。我成最正覺時，我佛剎中母人有諸惡露者，我為欺是諸佛世尊。」·····大乘佛法興起時，顯然不滿於女人所受的不幸、不平等。所以初期的大乘經，每發願來生脫離女身，或現生轉女成男。這似乎不滿女人的遭受，而引起了厭惡自卑感，然而阿閦菩薩的意願，卻大不相同。何必轉為男人？只要解免女人身體及生產所有的苦痛，女人還是女人，在世間，論修證，有什麼不如男子呢！ 


    阿閦菩薩的願行，與釋尊時，代的鴦掘摩Aṅgulimāla，非常類似。鴦掘摩本是一位好殺害人的惡賊，受到釋尊的感化，放下刀杖而出家，修證得阿羅漢果。因為他曾經是惡賊，傷害很多人，所以出去乞食，每每被人咒罵，或加以傷害，可是他一點也不起瞋心。一次，鴦掘摩出去乞食，見到婦人難產的痛苦，生起了「有情實苦」的同情。同來告訴釋尊，釋尊要他去以真實誓言，解除產婦的苦痛。如《中部》(86)《鴦掘摩經》(南傳11 a，139) 說：「婦人！我得聖生以來，不故意奪生類命。若是真實語者，汝平安，得平安生產！」鴦掘摩的真實誓言 ── 從佛法新生以來，不曾故意傷害眾生的生命。就這樣，妊婦得到了平安。這與阿閦菩薩的真實誓願，「妊身產時，·····無有諸苦」，可說完全一致。鴦掘摩曾作偈(南傳11a，141) 說：「我先殺害者，今稱不害者。我今名真實，我不害於人。」 


   阿閦菩薩發願，從此名為「阿閦」；鴦掘摩出家成聖，從此名為「不害。」阿閦與不害 Ahiṁsā，梵語雖不同，而意義是相近的。捨去從前的名字，得一新名字，鴦掘摩與阿閦也是同樣的。阿閦的願行與淨土，是從不起一念瞋恚傷害心而來。釋尊的感化鴦掘摩，真可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是佛教最著名的故事。佛使他不再起殘殺傷害心，又結合了用真實誓言，救濟產難的故事，*更加動人，傳布也更普遍。這是人間的普遍願望，而表現在鴦掘摩身上。這種人類的共同願望，深化而具體表現出來，就成為大乘經中，阿閦菩薩與阿閦淨土的特徵。」*《雜阿含經》卷38 (大正2，281 a-b ) 所載教化鴦掘摩事，與南傳大致相同，但沒有誓言救濟產難的事。


� 浚(jùnㄐㄩㄣˋ)：7.通 “駿”。疾速。（《漢語大詞典(5)》，p. 1292）  


� 熅＝溫【宋】【元】【明】【聖】。(大正2，281d，n.2) 


� 材＝杖【元】【明】。(大正2，281d，n.3) 


� 能自＝自能【聖】。(大正2，281d，n.4)


� 斂(liǎnㄌーㄢˇ)：7.約束，節制。（《漢語大詞典(5)》，p. 519）  


�[1]責＝債【元】【明】。(大正2，281d，n.5)


[2]《佛光．雜(三)》p.1651，n.2：「債」，麗本作「責」，今依據元、明二本改作「債」。


� 食：16.享受，受用。22.作為；有為。24.用，使用。30.通 “蝕”。消耗，虧耗。（《漢語大詞典(12)》，p. 477）  


� 食： 31.通 “蝕”。消亡。（《漢語大詞典(12)》，p. 477）  


�[1]怨＝慈【元】【明】。(大正2，281d，n.6) 


[2]《佛光．雜(三)》p.1651，n.3：「慈」，麗本作「怨」，今依據元、明二本改作「慈」。


�《會編(下)》p. 30，n. 8：《相應部》(1)〈諸天相應〉20經。《別譯》17經。 


�[1]～S. 1. 2. 10. Samiddhi.，[No. 10(17)]。(大正2，281d，n.7)


[2]《雜阿含經．1078經》卷38(大正2，281 c3-282 a21)


[3]《佛光．雜(三)》p.1651，n.4：本經敘說，一比丘於河邊洗浴，有一天子問彼為何捨欲出家，比丘言因年少出家，未能廣宣如來法，而請世尊為彼天子說法。《相應部》(S. 1. 20.Samiddhi 三彌提)、《別譯雜阿含．17經》卷1 ── 大正〔No. 100(17)〕。


[4]證編．《雜》：


◎ 此經一天子聞年少比丘自言，捨非時，樂、得現前樂，後往詣佛所聞法；佛四度［《別譯》為三次］說法令彼天了知欲、恚、慢等為苦患，滅已則度生死海。


※ 此經可參見《瑜伽師地論》卷17，「體義伽他」(大正30，370b29-372a24) 的解釋。


�《佛光．雜(三)》p.1651，n.5：「迦蘭陀竹園」，巴利本作 Tapodārāme (於溫泉園)。


�《佛光．雜(三)》p.1653，n.1：「異比丘」，巴利本作 Samiddhi(三彌提比丘。)


� 搨＝榻【宋】【聖】＊，＝榻【明】＊。(大正2，281d，n.8)


�《佛光．雜(三)》p.1653，n.2：� HYPERLINK "javascript:newWindow('images/1a038-1.bmp')" �[扌*翕]�補河(Tapoda)(巴)，河名。「� HYPERLINK "javascript:newWindow('images/1a038-1.bmp')" �[扌*翕]�」，宋、聖二本均作「� HYPERLINK "javascript:newWindow('images/1a034-1.bmp')" �[木*翕]�」，明本作「榻」。


�參見印順法師著《佛法概論》p. 175：「第二節 正覺的德行 依法修行的現覺 ──


佛法的中道行，為人類德行的深化又廣化。它所以超勝人間一般的德行，即因為中道是依於正法而契


入正法的。中道行是德行的常道，與世間常遍的真理相隨順，相契合，所以經中常說：「法隨法行。」


·····從法性空寂或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等法印說，這是法法如此的，可說真理無所不在。·····


因此，專修取相的分別行是不夠的，佛所以說：「依智不依識。」如專談法法平等，不知行為有法與非


法 ── 順於法與不順於法的差別，也是不對的。所以說：「信戒無基，憶想取一空，是為邪空。」釋尊的教導修行，不外乎依法而行，行到法的體證。 


   依法修行，雖因為根性不同，不一定現生就達到見法的目的。但佛法對於法的體悟，決不認為要實現


於死後，或實現于來生，實現于另一世界。佛弟子的依法修學，決不等到未來、他方，而要求現在的證


驗。如現生都不能體悟得解脫，將希望寄託在未來、他方，這過於渺茫，等于不能真實體驗的幻想。所


以佛法的中道行，重視「自知自覺自作證。」有人以為比丘的出家，為了希求來生的幸福，某比丘告訴他：不！出家是「捨非時，樂，得現前樂」(《雜含》卷38．1078經)。現前樂，即自覺自證的解脫樂。關于法的體見，不是渺茫的，不是難得的，如佛說：「彼朝行如是，暮必得昇進；暮行如是，朝必得昇進」(中含．念處經)。這是容易到達的，問題在學者是否能順從佛陀的開導而行。對於法的實證與可能，佛曾歸納的說：「世尊現法律，離諸熱惱，非時，通達，即於現法，緣自覺悟」(《雜含》卷20．550經)。這非時，通達，即「不待時，」，是沒有時，間限制的，什麼時，候都可以開悟。即於現法，或譯作「即此見」(《雜含》卷8．215經)，意思是：如能修行，當下即會體悟此法的。佛法對於如實證知的如此重視，即表示學者充滿了 ── 理智的、德行的佛法的新生命，不是傳統的、他力的宗教信仰而已。這是對於迷情生活的否定，轉化為正覺生活的關鍵。這是凡聖關，大乘與小乘，沒有多大差別，不過下手的方便與究竟，多少不同罷了。」


�[1]證編．《雜》：⊙《雜》、《別譯》、《瑜伽》對照 ──


�
《雜．1078》�
《別譯．17》＊�
《瑜伽》卷17�
�
五 　　欲�
非　時　樂�
時�
待　時�
�
正法出家等�
現　前　樂�
非　時�
�
�
＊《別譯雜阿含．17經》卷1(大正2，379a26-b1)。


[2]參見印順法師著《以佛法研究佛法》p. 83：「


釋尊的開示正法，通常歸納為四諦。鹿野苑初轉法輪，即是依四諦而說的。四諦是苦、集、滅、道。這四者，「如如，不離如，不異如，真實審諦不顛倒，是聖所諦」(《雜阿含》卷16．417經)。是真實正確的，所以稱為諦。


一、苦諦：佛法出發於有情的現實經驗；現實人生有不可否認的缺陷、苦迫，考察他而要求超脫他，即是佛教的中心論題。·····充滿苦迫的有情，到底是什麼？釋尊的觀察，詳於心理的分析，有五蘊說(色、受、想、行、識)。詳於生理的分析，有六處說(眼、耳、鼻、舌、身、意)。詳於物理的分析，有六界說(地、水、火、風、空、識)。都不出色(物質)心(精神)的和合相續。像神教者常住不變清淨妙樂的自我(靈魂)，根本沒有。這無常無我的色心和合相續論，依「識緣名色生，名色緣識生」(《雜阿含》卷12．288經) 的緣起論的觀點，決不能看為二元的。即心與身，為相待的關係的存在；不相離而又是不相即的。


二、集諦：即苦果的因緣。釋尊承受印度主意論的思想，確認苦迫的原因是愛。愛是意欲的，染著的，為有情活動的特質；在有情(凡夫)的一切活動中，深刻的表現出來。此意欲的愛，表現於時，間的關係中：他「顧戀過去」而同時，又「欣求未來。」·····《雜阿含》(卷20)545經等，都曾明確的指出，所以歸結到「眾生所有苦生，彼一切皆以欲為本」(《雜阿含》卷32．913經)。


三、滅諦：世間的個人福樂，社會的和樂繁榮，當然值得稱讚。但他到底是「不可保信」的；一切的一


切，在回憶中消失了。生死是這樣的連續下去：生天的還要墮落，成仙的要死，自殺的如「老牛敗車」，


反而更糟了。依佛法，生死的根源是愛欲，所以如能「斷除愛欲，轉去諸結，正無間等」，就能「究竟苦邊」(《雜阿含》卷3．71經)。苦迫的徹底解脫，稱為滅，就是涅槃，涅槃即苦與集的消散。在理智的直覺中，現證一切空寂；廓然無我的智覺，無著無礙，實現解脫的自在。這重在現生的體驗，不是寄託希望在未來，所以說：「出家是捨非時，樂，得現前(自證的)樂」(《雜阿含》卷38．1078經)。


四、道諦：世間苦迫，從情意的愛欲而來；解脫愛欲的涅槃，必以理智為中心的聖道，才能實現。道即八正道：正見，即正確的知見，對事理的真實，有明確堅定的理解。一切修行，都以此正見為根本，如(《雜阿含》卷28．788經)說：「正見人，身業如所見，口業如所見，若思若欲若願若為悉皆隨順，彼一切得可愛可念可意果。」正見是實踐的眼目，思想行為，一切都照著正見的指導，才能到達理想的目的。·····此解脫行的必然正軌，任何人不能例外，所以稱之為「古仙人之道。」不但解脫，即世間的正行，如要完成人格，成一世間的賢者，也到底不能違反此原則，不過多少降低他的內容而已。這在經中，就稱之為「世間正道」，「相似八正道。」上面所說的四諦，概括一切；他的所以被稱為諦，即重在事理的真實。確見此四者的確實如此，即是「知法入法」的聖者了。 」


� 憶＝意【聖】。(大正2，281d，n.9) 


� 力＝方【元】【明】【聖】。(大正2，281d，n.10)


� 問：1.詢問；詰問。9.問候；慰問。12.命令。（《漢語大詞典(12)》，p. 29）


�《佛光．雜(三)》p.1653，n.5：「我先無問未易可詣」，《別譯雜阿含》作「如我弱者，不能得見。」


� 以＝已【宋】【元】【明】【聖】。(大正2，281d，n.11) 


�[1]此在＝在此【聖】【CB】。(大正2，282d，n.1) 


[2]《會編(下)》p. 30，n. 9：「在此」，原本作「此在」，依聖本改。 


� 軟：7.質量差；不高明。（《漢語大詞典(9)》，p. 122）


� 證編．《雜》：──


《雜．1078》�
《別譯．17》�
《瑜伽》卷17�
�
眾生隨愛想，以愛想而住；


以不知愛故，則為死方便。�
名色中生想，謂為真實有；


當知如斯人，是名屬死徑。


若識於名色，本空無有性，


是名尊敬佛，永離於諸趣。


＊1�
應說想眾生，依應說安住，


不了知應說，而招集生死。�
�
若知所愛者，不於彼生愛，


彼此無所有，他人莫能說。�
�
若了知應說，於說者無慮，


由無有此故，他不應譏論。�
�
見等勝劣者，則有言論生，


三事不傾動，則無軟中上。＊2�
勝慢及等慢，并及不如慢，


有此三慢者，是可有諍論；


滅除此三慢，是名不動想。＊3�
若計等勝劣，彼遂興諍論；


於三種無動，等勝劣皆無。�
�
斷愛及名色，除慢無所繫，


寂滅息瞋恚，離結絕悕望，


不見於人天，此世及他世。�
斷愛及名色，滅除三種慢，


不觸於諸欲，滅除於瞋恚；


拔除諸毒根，諸想願欲盡，


若能如是者，得度生死海。＊4�
斷名色愛慢，無著煙寂靜，


無惱悕，不見此彼天人世。�
�
＊1《別譯雜阿含．17經》卷1(大正2，379b15-18)


＊2 此偈另見：《佛說義足經》卷上《摩因提女經》(大正4，180b19-20)：


「等亦過亦不及　已著想便分別　不等三當何諍　悉已斷不空計」。


※ p.s：《佛說義足經》卷上《摩因提女經》［～Ṣn. Āṭṭhaka-vagga,9. Ṃāgandiya sutta & Comt.］(大正4，180d，n.9)


＊3《別譯雜阿含．17經》卷1(大正2，379b21-23)


＊4《別譯雜阿含．17經》卷1(大正2，379b26-29)


�《會編(下)》p. 30，n. 10：《中部》(23)《蟻垤經》。《別譯》18經。《增壹阿含經．9經》(39)〈等法品〉。


�[1] [No. 10(18)]。(大正2，282d，n.2)


[2]《雜阿含經．1079經》卷38(大正2，282 a22-282 c17)


[3]《佛光．雜(三)》p.1655，n.1：本經敘說，一比丘於河邊沐浴，有一天子以論請比丘代為往問世尊，世尊回答之。《中部》(M. 23. Vammīka-sutta 蟻蛭經)、施護譯《佛說蟻喻經》、《別譯雜阿含．18經》卷1 ── 大正〔No. 100(18)〕、《增一阿含．9經》卷33〈39品〉── 大正〔No. 125(39.9)〕。


�[1]按：此經標題，依《別譯雜阿含經》卷1 (大正2，381a18) 攝頌。


[2]證編．《雜》：


◎天子以喻告一比丘，令其往問釋尊；佛為解義。


⊙《雜》、《別譯》、《增壹》對照 ──


�
《雜．1079》�
《別譯．18》＊1�
《增壹》＊2�
�
受問者�
某一比丘�
某一比丘�
迦葉�
�
所  遇  物�
1. 丘塚-◎�
眾生身�
1. 巢窟-◎�
身�
1. 舍-◎�
形體�
�
�
2. 大龜�
五蓋�
2. 龜�
五蓋�
2. 負物�
五結�
�
�
3. 氍氀�
忿恨�
3. 蝮蛇�
瞋惱害�
3. 山�
憍慢�
�
�
4. 肉段�
慳愱�
4. 肉段�
慳貪嫉妬�
4. 蝦蟇�
瞋恚心�
�
�
5. 屠殺�
五欲功德�
5. 刀舍�
五欲�
5. 肉聚�
貪欲�
�
�
6. 楞耆�
無明�
6 .楞祇芒毒虫�
愚癡�
6. 枷�
五欲�
�
�
7. 二道�
疑惑�
7. 二道�
疑�
7. 二道�
疑�
�
�
8. 門扇�
我慢�
8. 石聚�
我慢�
8. 樹枝�
無明�
�
�
9. 大龍�
漏盡羅漢�
9. 龍�
羅漢�
9. 龍�
如來�
�
◎�
夜烟�
覺觀�
夜烟�
覺觀�
夜烟�
眾生心所念�
�
�
晝火�
身口業�
晝火�
身口業�
晝火�
身口意業�
�
人物及方法�
婆羅門�
如來�
婆羅門�
如來�
婆羅門�
阿羅漢�
�
�
智士�
多聞聖弟子�
有智人�
諸聲聞�
智�
學人�
�
�
發掘�
精勤方便�
掘地�
精進�
鑿山�
精進之心�
�
�
刀劍�
智慧�
刀�
智慧�
刀�
智慧�
�
結文�
偈  頌�
偈  頌�
迦葉受教，後成阿羅漢�
�
＊1《別譯雜阿含．18經》卷1 (大正2，379c6-15；379c24-380a5)。


＊2《增壹阿含．9經》卷33〈等法品〉(大正2，733b15-25；733c12-21)。


△ 氍氀［ㄑㄩˊㄌㄩˊ］：


＊《一切經音義》卷54(大正54，665c12)：「氍氀(上，具俱反；下，色于反。《埤蒼》云：氍氀，毾譓也。


《聲類》云：亦毛席也。《廣雅》云：氍氀，淡也。《說文》並從毛形聲字也)。」


＊《一切經音義》卷63(大正54，730a18)：「氍氀(上，音衢；下，數俱反。《集訓》云：毛淡也。出西戎


土蕃諸胡國。一云：有文毛布也)。」


＊《一切經音義》卷64(大正54，735a13-14)：「氍氀(上，具俱反；下，數衢反。波斯胡語也。《博雅》：


氍氀，西戎淡劖也，即是毛錦，有文彩，如五色花劖也。《西域記》云：出波利斯國，即波斯國是


也)。」


△＊氍(qúㄑㄩˊ)毹 (yúㄩˊ)( shūㄕㄨ)：2.一種毛織或毛，與其他材料混織的毯子。可用作地毯、壁毯、床毯、簾幕等。


    ＊氀毼：亦作 “氀褐”。古代一種較粗的毛織物品。（《漢語大詞典(6)》，p. 1016）


△ 蝦蟇［ㄇㄚˊ］：


＊《一切經音義》卷32 (大正54，524c9)：「蝦蟇(上，夏加反；下，麥巴反。《蒼頡篇》：蝦蟇，水中虫也。《說文》二字並從虫叚莫聲)。」


＊《一切經音義》卷38 (大正54，558c1-2)：「蝦蟇(上，下加反；下，馬巴反。《蒼頡篇》云：簷諸也。一名蛙。古今正字義同，二字竝從虫叚莫皆聲也。蟇，正作蟆，或作閎，經作蟆俗字)。」


＊《一切經音義》卷51 (大正54，645c19)：「蝦蟇(上，音遐；下，音麻。《蒼頡篇》云：蝦蟇，蛙也，水蟲也。《說文》作蝦蟇。一名田父，一名蟾蠩，一名青蛙，一名黃懷)。」


△ 楞耆，楞祇 (Laṅgī)：bolt, bar, barrier, obstruction［指「門閂」，或「障礙物」之類］。


   ＊ 閂(shuānㄕㄨㄢ)：1.門關上後，橫插在門內使門推不開的木棍或鐵棍。2.插上門閂(使門推不開)。（《漢語大詞典(12)》，p. 20）


� 丘塚：同 “丘冢”。丘冢：墳墓。（《漢語大詞典(1)》，p. 510）


� 持＝攝【宋】【元】。(大正2，282d，n.3)


� 卻：5.除；除去。6.指撤去；收掉。（《漢語大詞典(2)》，p. 540）


�《佛光．雜(三)》p.1657，n.2：「楞耆」，《別譯雜阿含》作「楞祇芒毒蟲」。


� 門扇：指門。房屋、城墻、車舟等出入口能開關的障蔽裝置。（《漢語大詞典(12)》，p. 1）


� 諸＝訊【宋】。(大正2，282d，n.4)


� 摶＝揣【宋】【元】【聖】。(大正2，282d，n.5) 


� 澡＝滲【聖】。(大正2，282d，n.6)


�《佛光．雜(三)》p.1657，n.6：「晝行其教 ── 身業、口業」，《別譯雜阿含》作「晝火然者，從身、口業，廣有所作。」


� 曝＝暴【元】【明】。(大正2，282d，n.7) 


� 士＝上【聖】。(大正2，282d，n.8) 


�《會編(下)》p. 30，n. 11：《別譯》19經。 


�[1] [No. 10(19)]。(大正2，282d，n.9) 


[2]《雜阿含經．1080經》卷38(大正2，282 c18-283 a14)


[3]《佛光．雜(三)》p.1659，n.2：本經敘說，有一比丘於行乞途中不攝諸根，遙見世尊即攝諸根。乞食還精舍後，佛並告以見四眾弟子亦應如是。《別譯雜阿含．19經》卷1 ── 大正〔No. 100(19)〕


[4]證編．《雜》：◎一比丘入城乞食時，原以亂心，不攝諸根；後遙見佛，隨即收攝身心。


�《會編(下)》p. 30，n. 12：《雜阿含經》卷38終。 


� ＋（光明皇后願文）【聖】。(大正2，283d，n.1) 


�《會編(下)》p. 30，n. 13：《增支部》「三集」126經。《別譯》20經。 


�[1]～A. III. 126. Kaṭuviya.，[No. 100(20)]。(大正2，283d，n.3)


[2]《雜阿含經．1081經》卷39 (大正2，283 a20-283 b26)


[3]《會編(下)》p. 30，n. 14：《雜阿含經》卷39。


[4]《佛光．雜(三)》p.1661，n.2：本經敘說，一比丘心生不善覺，佛以蠅集臭物作譬教誡之。《增支部》(A. 3. 126.Katuviya ◎吐出之食物)、《別譯雜阿含．20經》卷1 ── 大正〔No. 100(20)〕。


[5]證編．《雜》：


◎ 一比丘起惡貪覺，佛為說苦種生臭喻警之。


⊙ [1]植苦種 → [2]發生臭→ [3]惡汁流 → [4]蛆蠅集。


[1]忿怒煩怨 → [2]五欲功德 → [3]於六觸入處不攝律儀 → [4]貪、憂諸惡不善心競生。


� 奈＝奈【宋】＊【元】＊【明】＊。(大正2，283d，n.4)


�〔熏〕－【聖】。(大正2，283d，n.5)


�[1]發＋（薰）【明】。(大正2，283d，n.6) 


[2]《佛光．雜(三)》p.1661，n.5：麗本無「薰」字，今依據明本補上。


� 蛆＝疽【宋】【聖】＊。(大正2，283d，n.7)


� 以＝坐【聖】。(大正2，283d，n.8)


�《佛光．雜(三)》p.1663，n.3：「忿怒煩怨，名曰苦種」，巴利本作 Vyāpādo āmagandho (瞋恚是臭穢)。


�《佛光．雜(三)》p.1663，n.4：「五欲功德，名為生臭」，巴利本作 Abhijjhā kho bhikkhu katuviyaṃ (比丘


！貪求是吐出食)，即言五欲之貪求，如同吐出之食物，臭穢不堪。


�《佛光．雜(三)》p.1663，n.5：「觸入處不攝已，貪、憂諸惡不善心競生，是名蛆蠅」，巴利本作 pāpakā akusalā vitakkā makkhikā (諸惡不善覺即是蛆蠅)。


�《會編(下)》p. 30，n. 15：《別譯》21經。


�[1] [No. 100(21)]。(大正2，283d，n.9)


[2]《雜阿含經．1082經》卷39 (大正2，283 b27-284 a4)


[3]《佛光．雜(三)》p.1665，n.1：本經說明，惡不善覺如瘡疣，正念正智可令治癒。《別譯雜阿含．21經》卷1 ── 大正〔No. 100(21)〕


[4]證編．《雜》：


◎ 一比丘起惡貪覺，天神說喻警之；佛後以此事轉告諸比丘。 


� 晝＝盡【元】【明】＊【聖】＊。(大正2，283d，n.10)


� 責＝嘖【聖】。(大正2，283d，n.11)


�◎疣(yóuーㄡˊ)：1.皮膚病名。病原體是一種病毒。症狀是皮膚上，出現跟正常的皮膚顏色相同的或黃褐


色的突起，一個或多個，表面乾燥而粗糙，不疼不癢，好發於面部和手背。2.用同 “尤”。怨恨，歸


咎；過失。（《漢語大詞典(8)》，p. 285）


◎瘡疣：1.機體表面的贅生物。（《漢語大詞典(8)》，p. 348）


�《佛光．雜(三)》p.1665，n.4：「治」，大正本作「冶」。


� 智＝知【宋】【元】【明】。(大正2，283d，n.12) 


�《佛光．雜(三)》p.1665，n.6：「令」，大正本作「分」。


� 求＝欲【聖】【CB】。(大正2，283d，n.13) 


�證編．《雜》：


△ 瘡疣［ㄔㄨㄤㄧㄡˊ］：


＊《一切經音義》卷12 (大正54，379c13-14)：「瘡疣(上，惻莊反，俗字也。《考聲》云：瘡，痍也。《


說文》作創剏，傷也。《古文》作戧，或作剏，古字也。下，音尤。《蒼頡篇》：疣，病也。《考聲》云：皮上風結也。或作肬；肬，贅也。佳芮反)。」


＊《一切經音義》卷19 (大正54，425a11)：「瘡疣(有求反。《考聲》：疣，病也。謂皮膚結也。古今正字，亦病也。從疒尤聲，或從肉，作肬，腹音。又今不取)」


� 諸＝餘【聖】。(大正2，283d，n.14)


� 鑿(záoㄗㄠˊ)：4.穿空；打孔。6.斫，傷害。（《漢語大詞典(11)》，p. 1438）


� 若＝著【宋】【元】【明】【聖】。(大正2，283d，n.15)


� 知＝智【聖】＊。(大正2，284d，n.1)


�《會編(下)》p. 30，n. 16：《相應部》(20)〈譬喻相應〉9經。《別譯》22經。 


�[1]～S. 20. 9. Nāga.，[No. 100(22)]。(大正2，284d，n.2) 


[2]《雜阿含經．1083經》卷39 (大正2，284 a5-284 b19)


[3]《佛光．雜(三)》p.1667，n.4：本經說明，宿德比丘久修梵行，不染著資具，常得安樂；年少比丘未閑法、律，染著資具，失於正道。《相應部》(S. 20. 9. Nāgo 象)、《別譯雜阿含．22經》卷1第 ── 大正〔No. 100(22)〕。


[4]證編．《雜》：


◎ 依初出家年少比丘越次乞食而不受諫，諸比丘白佛，佛以大龍象食淨藕根，餘異象食穢藕根而自遭苦，喻彼年少比丘不善護身心，進而失正法律。


� 閒：9.通 “嫺 ”。熟習。（《漢語大詞典(12)》，p. 739）


� 莫：3.副詞。表示勸戒。不要；不可，不能。（《漢語大詞典(9)》，p.414）


� 越＝超【聖】。(大正2，284d，n.3) 


� 重：13.指尊敬、敬重。（《漢語大詞典(10)》，p. 371）  


�證編．《雜》：


☉《雜》、《別譯》等對照  ──


＊《雜》：越次乞食之事。


＊《別譯》、《相應部》、《鼻奈耶》：數往白衣家之事。


《別譯雜阿含．22經》卷1 (大正2，380c19-381a16)；《鼻奈耶》卷2 (大正24，858c12-859a10)。


� 効＝效【聖】。(大正2，284d，n.4)


� 之不消＝不消故【聖】。(大正2，284d，n.5) 


� 門＝問【聖】。(大正2，284d，n.6) 


� 効＝傚【宋】【元】【明】，＝效【聖】。(大正2，284d，n.7)


� 因＝同【宋】【元】【明】。(大正2，284d，n.8)


�《會編(下)》p. 30，n. 17：攝頌見《別譯》卷1(大正2．381a) 





PAGE  
1

